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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立教開宗分二，一以義分教，二依教分宗。
今初，以義分教。教類有五，即賢首所立；廣有別章，大同天臺，但加頓教。今先用之，後總會通；有不安者，願為改易。言五教者：一、小乘教；二、大乘始教；三、終教；四、頓教；五、圓教。初即天臺藏教。
現在這個文當啊，「第三、立教開宗」：講的是第三門。立，就是建立，建立起來這個教的道理。開宗，再分開呀，一個宗趣，一個宗旨，所以這叫啊，立教開宗。「分二」：這立教開宗啊，又分出兩科。在這個第一，是啊，「以義分教」：這個以義，用它這個經的義理，來呀，建立它這個教；要沒有義理呢，那也就立不住教；因為啊，它有這個義理，所以立出來一個教，這是第一科。
二科呢，就是「依教分宗」：依教，根據這個教理，再啊，分開這個宗旨。這個呢，就好像我們中美佛教總會，「中美佛教總會」，這啊，以義立這個名。義，中國和美國；佛教，是佛教的人在一起，這是個義；總會，這是個總會，就是譬如教，這以義呀，立教。
那麼依教分宗，好像中美佛教總會，我們再分開一個，「中美佛教總會香港總分會」，啊，就分開宗了，這就是宗，到香港去了，不是在美國這，這就是個宗。那麼你若明白這個道理呀，就很容易明白這個立教開宗的這個道理。「今初，以義分教」：這個第一的，現在是一開始，以這個義，分開呀，這個教。「教類有五」：這個教的種類呀，有五種，五種教。
這五種教，是什麼呢？「即賢首所立」：就是賢首所建立的那個五教。「廣有別章啊」：那麼現在在這啊，因為不是正式講這個五教，所以呀，就講一個大概；要是詳細來廣泛的說啊，另外有這個「五教章」，那個五教章來看。他這個五教啊，「大同天臺」：大概的意思啊，和天臺的道理啊，相同，差不多的。「但加頓教」：可是啊，天臺，藏、通、別、圓，沒有頓教。這個賢首呢，加上一個頓教。
「今先用之」：這是啊，清涼國師說啊，我現在先呢，就用這個賢首這個五教這個道理，「後總會通」：在後邊呢，我再把它總起來融會貫通，那麼令人容易明白。「有不安者」：不安者，就是啊，不對的，有不對的地方，「願為改易」：我願意呀，將來的這個大德善知識啊，有聰明，有智慧的人呢，給我再改一改，往好了改一改。
愚癡的人不能改的，為什麼呢？越改越愚癡，越改越錯了；所以要聰明有智慧的人，才可以改；就是比這個清涼國師啊，那個智慧還高超。清涼國師能「七行具下」，這麼一看呢，其他人看一行字啊，他就看七行，就看的快，七行具下，過目不忘；你若能有這樣的智慧，才可以改；若你的智慧自己覺得沒有清涼國師這麼大的話，那你切記不要改的！你要改，那就是造罪業了！
那麼這個「改」呢，這不過是清涼國師他說客氣話，他不是說很自滿的，說，喂！我說的這個，這是一字不可去，一字不可添，不增不減的，你誰給我改了也不行！不是這樣講。他就說「願為改易」，他願將來的這個大德善知識啊，給我改一改！其實啊，啊，這個要敢給清涼國師改這個人呢，那一定是佛了！因為清涼國師是華嚴菩薩！
「言五教者」：所說出來呀，所說這個五教都是什麼呢？第一的，就是「小乘教」：這個名字就叫小乘教。第二呢，就「大乘教」：大乘的叫始教，這個始教，那麼小乘這是教的一個開始，為什麼大乘叫始教呢？因為大乘啊，是大乘的一個開始，不是小乘的開始，是大乘的開始，所以叫大乘始教。「三，終教」：這個終教呢，就是大乘的終教。
「四，頓教」：四啊，頓教；頓教，怎麼叫頓？這個頓，就是不按著次第，沒有次序，豁然貫通了，豁然就開悟了。啊，本來人應該學佛法啊，一步一步的這麼學，先皈依啊，然後受五戒；受五戒，再受八戒、菩薩戒；再出家作比丘，受沙彌戒、菩薩戒這麼等等的。你說他怎麼樣啊？他沒皈依呢！就開了悟了，這叫頓教了。連皈依都沒皈依，他就開了悟了！
好像六祖大師，那就是頓教了，啊，他一聽有那客人念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哦，他明白了！他明白了！這叫頓教。你看，他那時候還沒有學佛法呢！這就是啊，在這個經典裏邊，教化這一類的眾生，聞法開悟，這叫頓教了。
「圓教」：圓，就是圓融無礙的，圓滿菩提，圓教，你怎麼樣講都對的；「圓人說法，無法不圓」，這個教也圓，是人也圓，人說出法來啊，條條是道，頭頭是道，怎麼說怎麼對；啊，本來他沒有道理，他也講出個道理來，令你還不能不信這個道理。本來不對的，他講，就講出很有理的。
就好像我們禪宗，頭先我不講，打人、罵人是不對的，喔，在這個不對，你若能看成對了，那對你就有幫助了，你的功夫啊，就差不多了，所以這是圓教。圓教就是一點缺點也沒有，圓滿圓滿的，像那十五，那個月亮，啊，圓滿的。這是啊，圓教。
「初即天臺藏教」：初，什麼叫初？初即天臺藏教是怎麼講？初，就是那個小啊，這個小才叫初，你看看前邊那個文，初，就是那個小教啊，小乘教啊，就是天臺那個藏教。因為它那個藏，前邊這個不講過很多了，說它怎麼樣不應該叫藏教啊，怎麼樣啊，這來批評它不對啊！所以現在它不叫藏教了，叫小教，小乘教。初，這個小乘教，就是天臺那個藏教，這麼樣講。這個地方啊，啊，講經就是在這個地方要著眼，要注意！
怎麼不應該叫三藏教啊？這個小乘在這它就直接就用這個小教，小教就是小乘教，改這個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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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始教者，亦名分教。以深密第二，第三時教，同許定性二乘俱不成佛；故今合之，總為一教。
第一呀，是小乘教，在賢首宗啊，就叫小乘教。在天臺宗呢，就叫三藏教。這第二呢，是始教，「始教者」：這個者字呢，就是這個教的本體，就是始教的本體。那麼這個始教啊，怎麼叫始教呢？就是大乘教一個開始；從這個時候，所講的經啊，都是大乘經典了，大乘的初門。
這個呢，教，又叫「分教」：什麼是分教呢？把這個教分開，一個分成兩個，不是的，不是把這個大乘教，又分成中乘，或者小乘，不是的。是啊，從小乘，和大乘，這啊，是一個分開一個界線，分開了；分開前邊就是小乘，後邊就是大乘，所以又叫一個分教。
這個分教，也就是啊，和這個深密經，第二分，和第三分，這個時候的教，第二時，第三時後的這個教，同許定性聲聞、緣覺，這個定性，就是啊，在那中道自劃，說，我在這就可以了，我不往前再進步了，我已經知足了！他既不往上求佛道，又不下化眾生，你說這有什麼用呢？
所以佛啊，叫這種人叫「焦芽敗種」，焦芽，就是芽子乾了；敗種，那個種子壞了，啊，就不能生了。因為他啊，上無佛道可求，下無眾生可度，願意做一個自了漢，我自己呀，成就我的果位就算了，不管他了，這是定性。二乘，或者定性聲聞，或者定性緣覺，這兩種人，
「俱不成佛」：啊，這是啊，這個深密經上說這兩種人呢，都不能成佛的，不能成佛；因為這樣子，不許可他們成佛，不是啊，不許可，是不承認，不承認他們會成佛的。「故今合之啊」：所以現在呢，把這個第二，和第三呢，這個深密經，第二，第三分呢，合成一個。「總為一教」：這一教呢，就是這始教，就是第二分，第三分，兩分合起來，所以這又叫分教。
第一個意思，是從小乘和大乘那分開一個界線，這叫分教；第二呢，也就是深密經啊，這第二分，和第三分，合而為一了，所以呀，本來叫個合教可以，但是啊，這是分教，有兩分，合而為一，這個也是一個講法。
此既未盡大乘法理，故立為初；有不成佛，故名為分。
在這個始教，是啊，大乘一開始，所以呀，還有定性聲聞，不能成佛，這叫啊，沒有啊，把這個大乘的法理呀，說完了，還沒有窮盡這個大乘的法理，是啊，大乘的道理還沒有說完呢，「故立為初」：所以呀，把這個教呢，立為初，就是這個始教。這個始教啊，雖然是大乘的初門，可是啊，這一類的眾生，還是不成佛；因為他們是定性的聲聞，緣覺，定性的闡提。
「有不成佛」：因為啊，這個大乘的道理，是啊，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」。這個大乘呢，他還有不成佛的，這個闡提，不會成佛。因為不會成佛，這就有分別了，雖然叫大乘，但是啊，又分別成佛，和不成佛，「故名為分」：所以這個教呢，又叫一個分教。前邊講那個分教的意思，現在又正是講這個分教的這個意思，就是啊，意思就是啊，和佛分開，和佛啊，分家了，因為他不會成佛，所以叫分教。
三、終教者，亦名實教。定性二乘，無性闡提，悉當成佛，方盡大乘至極之說，故立為終；
就是啊，大乘法的最後，大乘法最後，所說的叫終教，又有一個名字，叫「實教」，就是實實在在這個教。前邊呢，這個大乘一開始，講「空」。現在呢，到這個終教，就講「有」了。「空」，是真空；「有」，是各妙有。那麼真空、妙有，這其中啊，就是中道，非空、非有，就是中道。
所以在這個教啊，就說定性的二乘，定性的聲聞、緣覺，無性的闡提，沒有佛種性的，這種啊，信不具的這種眾生，這種的，「悉當成佛」：啊，他們呢，完全都可以成佛，成佛了。
前邊呢，說他們不能成佛，那麼後邊這個大乘終教啊，就說闡提，和定性聲聞，都能作佛了，這才呀，「方盡大乘至極之說」：這才呀，說到極點了這個道理，大乘的妙理，才顯露出來了，發揮出來。
怎麼叫大乘呢？大乘，以「運載」為義，這個乘，就是從凡夫啊，把他運到佛的果位上去了，所以這叫乘。這個大乘啊，是無所不運，無所不載，所有一切眾生，都把他搬運到啊，這個佛的果位上去了，所以這才方盡收大乘至極之說，已經說完了，這個大乘法說完了。「故立為終」：所以呀，給它立個名字叫終教，這個教是，啊，本來是大乘啊，但是大乘的最後了，所以教終教。
以稱實理，故名為實。
「以稱實理」：因為啊，這個教啊，它和這個實理是一樣的，和這個真實的理體是一樣的，所以呢，又給它起個名字就叫「實教」，又叫實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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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二教，並依地位，漸次修成，故總名為漸。
這個分教，和這個實教，也就這個始教，和這個終教。這兩種教啊，都是根據他啊，這個眾生的地位，一點一點的，修行而成的。「漸次」：就是一點一點，一步一步的走的；漸次，就好像啊，我們走路似的，一步一步走到那個地方；不是坐飛機飛到那個地方，也不是坐汽車啊，跑到那個地方去，就是一步一步走的，也不是坐船去，那麼這叫啊，「漸次修成」。
就是今天修一點，明天又修一點，後天又修一點，一點一點的，啊，修行開悟，成功了。「地位」：就是他自己的地位，自己呀，那個眾生自己在什麼地位上，一點一點修行成佛了。所以呀，「總名為漸」：總起來給這兩個教起個名字，又起個名字就叫「漸教」，漸，漸次而修的，這不能往後退，一往後退，就連「漸」都不漸了。
四、頓教者，但一念不生，即名為佛；不依地位漸次而說，故立為頓。
這第四種的教啊，叫頓教。這個頓的意思，為什麼呢？就是一個不依照規去修行去，可不是不守規矩，不依照著規矩；這個修行的規矩，啊，前邊那個漸，這個終教又叫漸教，就是一步一步的去修行。這個頓呢，就不需要一步一步的修行，「初發心時，便成正覺」，一發心就成佛了，就這麼快！啊，好像到紐約去吧！啊，不需要一步一步走到紐約去。要一步一步走到紐約去，那就叫個漸教。
現在不需要一步一步走，怎麼樣呢？或者坐輪船，坐上啊，也不知不覺就到了；或者坐火車，也很快到了；或者坐巴士，也不需要自己一步一步走；或者坐自己的噗噗車，那麼也可以到，這都不需要一步一步走，就這麼坐到車上就去了；甚至於你若坐到飛機上，也很快就到了；很快就到了，這就叫頓；不需要費那麼多的工夫，啊，費那麼多的時間去修行，這就叫頓。
所謂：「屠夫扔刀，立地成佛」，這就是頓教。屠夫，什麼叫屠夫啊？就是那個殺豬的那個人，或者殺牛的那個人、或者殺羊的那個人、或者殺貓、殺狗啊、殺老鼠那個人，這都叫屠夫。屠夫，他要用一把刀啊，去殺那個眾生，這是造惡業囉！造的很多惡業了！可是他能啊，把這個刀扔下，不要這個刀了，啊，以後不殺生，立地成佛，啊，他就成了！你說這是不是便宜，很便宜的，很容易就成佛了！
哈，可是啊，你要知道啊，這個屠夫他把刀放下就成佛了，他就是這一念不生了，現在這個文上不說，頓教者，但一念不生，即名為佛，怎麼他就一念不生了呢？他不生惡念了，把這個刀放下了，惡念不起了，啊，他知道啊，他所做的事情以前是錯了，那麼把刀放下以後再永遠也不殺生了。因為他這一念不生，這個惡念不生，所以呀，就和這個佛的智慧就相應了，所以就成佛了，所以但一念不生，即名為佛。可是啊，這個即名為佛，還不是啊，一定就成佛了；他名字叫佛，決定可以有成佛的機會，所以呀，這就是這個頓教的教義。
這個「不依地位漸次而說，故立為頓」：因為啊，他不依漸次，不依這個地位。本來他是個殺豬的，啊，刀放下就成佛了，你說，他是個殺豬的地位，不應該成佛。這殺豬的也可以說是個信不具，也可以說是個闡提；甚至於比闡提還壞，那麼在他的地位來說，那是最壞囉！可是他就成佛了。
他就因為這一念的懺悔心呢，生的真了！你人呢，無論你哪一位，你呀，「瀰天大罪，一悔便消」，你就罪孽再大，有這個虛空那麼多的罪業，你若能懺悔，懺悔要真懺悔！不是啊，在皮毛上懺悔，不是啊，啊，在口頭上啊，認個錯，心裏頭啊，還想著我沒有錯，不過我這個是啊，啊，你說我錯了！我只可以這麼承認過來，表示我不辯，啊，不辯論，這也不行的！要心裏頭真正知道自己的錯過了，這叫真懺悔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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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那麼幾句偈頌，說的很清楚，很好。說，罪從心起，罪從哪裏來的？是從你心裏造出來的，心裏頭，啊，就從你那個無明那來的。你這個前邊講那個「生因」，這個生的因呢，就是從無明，以無明為因，有的人一觀想，哦，這個身體就是以無明為因！哦，他就開悟證果阿羅漢了，因為啊，他也真正的明白了。
你這個懺悔，要啊，用心來懺悔，不是用口來懺悔，「罪從心起將心懺」，用這個心來懺。啊，「心若忘時罪亦無」，你那個心呢，忘了，罪也就沒有了，「心忘罪滅兩俱空」，你心也忘了，你罪才能滅了，這兩者都沒有了，心也沒有了，罪也沒有了，「是則名為真懺悔呀」，這才是真懺悔！
那麼還有，前邊還有四句這個懺悔偈頌。說是啊，「往昔所造諸惡業」，這個罪業不是今生造的，說那麼多就是那麼多了，在往昔造的，很多很多，積累到今生啊，這太多了！「皆由無始貪瞋癡啊」，為什麼我造這麼多的罪業啊？就因為無始劫以來呀，到現在，這個貪心也不能停止，瞋心也不能停止，癡心更沒有法子啊，停止，所以由這個無始劫以來這個貪瞋癡的心呢，啊，造成很多的罪業。
「從身語意之所生啊」，從我身生出來的，從我言語之中生出來的，從我意念之中生出來的，啊，「一切我今皆懺悔呀」，一切的罪業，我現在都要懺悔呀！啊，所以呀，這個罪，你若不懺，它就不能沒有；你一懺悔，它就啊，沒有了，空了。
那麼這個頓法呀，雖然是頓悟，也因為往昔你呀，有漸修過，修也在今生你雖然頓悟了，啊，你往昔呀，都修過很多了。好像那個屠夫，他就修來修去，修到要成了，要開悟了，他又迷了，迷了，所以殺豬去！啊，殺來殺去，他這個善業成熟了，他就把屠刀放下，立地成佛，這就是頓法。
這個頓法，是暫時間呢，雖然說是頓，在過去生中，他也都啊，那個善根積的很多了，所以今生才能頓悟。由這樣講來呀，這樣看來呀，就是頓呢，也是從漸那來的，不過這即刻他頓悟了。在這個漸修的時候，沒有人知道；頓悟的時候，大家都見到了，所以這是個頓。這個頓呢，就不依地位，漸次而說，故立為頓，所以立它叫頓教。
如思益云：得諸法正性者，不從一地，至於一地。楞伽云：初則為八地，乃至無所有何次等。不同前漸次位修行，不同於後圓融具德，故立名頓。
「思益呀」：這思益經，這是一部經的名字，這思益經上說的，「得諸法正性者」：諸法，就是一切法；諸法，也就是一法，哪一法？就是這個頓法。一切法，是哪一切法？是佛所說的一切法。正性，這個法的正性，這個正性，也就是這個頓教，啊，這個法，得這個頓教，這個法。
怎麼樣子呢？它啊，「不從一地」：不是啊，依照著規矩，啊，一定從第一地，到第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，十地這麼樣子，不是的，不從一地。「至於一地」：從這個第一地，到第二地，不是的；他或者從第一地，啊，就到了第十地；或者，啊，從第十地，又到了第一地，來回呀，這是很沒有什麼次序的，就是啊，不像那個漸呢，那麼樣子一點一點修行。「立地成佛」，也就是這個意思。所以不從一地，至於一地。
「楞伽云」：在楞伽經上又說了，「初則為八地」：初，一開始就到了第八地，八地不動地。那麼其中啊，就有說的，那個楞伽經上啊，偈頌上說的是很詳細，說這不依照啊，次第這個道理，那麼願意啊，詳細研究佛法的人，可以呀，查一查那個十地的名字，然後啊，就知道初地是什麼，二地是什麼，三地是什麼，四第叫什麼名字，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，十地。總而言之啊，這個頓呢，是不依照這種次第呀，來修的。
所以呀，說，「乃至無所有何次等」：等啊，是這個偈頌啊，還有很多句，這個疏文上啊，只說兩句，就說，初則為八地，乃至無所有何次等，這個等啊，就是等於其它的偈頌。
「不同前漸次位修行」：它和前邊呢，所說那個漸教，要啊，照這個修行的這個步驟，一步一步的修行，和前邊那個不同，這不需要啊，那麼樣子費那麼多的時間和工夫。這有一點呢，這好像那個Computer的性質，很快的；又有一點好像火箭一打就打到月球去了，所以這叫個頓。
「不同於後」：那麼前邊這個漸它不同啊，不依照這個漸次，這個地位來修行那麼和後邊「圓教」也不同；圓教呢，是「圓融具德」：圓融啊，具足萬德了，萬德莊嚴了。啊，所以和後邊這個圓融具德啊，也不同，「故立名頓」：所以給它立一個名字啊，就叫頓教。
發心度你們自己的父母，要發心呢，感化他們信佛，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孝道；你能把父親、母親度的信佛了，這比做什麼功德都大的！這是很要緊很要緊的。哪一位在回家看父母的，一定要把這個，我們這個地方的好消息，帶給父親母親，再把父親、母親的好消息，給帶回到佛堂來，帶到這個廟上來，才可以的。不是隨隨便便的回去，隨隨便便回來，要這個做一點功德。
我告訴你們各位我一個打妄語的事情，這是很小的時候啊，我就會打妄語，不是啊，年紀長了，才會打妄語。我在十二歲的時候啊，就給父母親叩頭，但是自己一想，平時沒有叩頭，突然間就給父親、母親叩頭，他一定會不許可的，啊，他不叫我叩頭的！尤其呀，這一般的人呢，也沒有天天給父親、母親叩頭的，沒有這麼個規矩。
若有這麼個規矩，說我依照這個規矩來做，沒有！這怎麼辦呢？我給他叩頭啊，他一定不許可我天天這樣子；於是乎我就想了一個方便法，打起妄語來了。怎麼打妄語呢？我叩頭的時候，我父親、母親就問，你為什麼？在這個我北方啊，過年的時候，拜年可以給父親、母親叩頭。說這也不是過年，你給我們叩什麼頭啊？
我說，啊，我昨天晚間做了一個夢，啊，得了一個夢，夢啊，也不知道是佛啊？也不知道是菩薩？他就告訴我，他說我的罪業很重，就來死了，啊，不久啊，就死了！那麼如果我想要不死的話，就要天天給父親、母親叩頭！所以我啊，也不相信這個夢，但是我很怕死的！我父親、母親一聽，沒有話講了，說，那你就這麼樣子囉！這以後天天給父親母親叩頭，他也不反對我，許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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頓詮此理，故名頓教。天臺所以不立者，以四教中皆有一絕言故。今乃開者，頓顯絕言；別為一類離念機故，即順禪宗。
「頓詮此理」：這個頓，就顯的不可說的這個道理，詮顯不可說的這個道理，「故名頓教」：所以呀，它的名字才叫頓教。就是一念不生，「一念不生就全體現，六根忽動被雲遮」，我們人的自性啊，本來是清淨，可是啊，為什麼不清淨了呢？就因為這個無明啊，一念不覺，生出三細來；在這個生出這個三細之後，就啊，著住到這個六根上了，所以說六根忽動被雲遮，六根呢，一動的時候，就好像被雲呢，把這個天空都給遮滿了似的。
我們自性是不貪的，這六根一動啊，它又生出貪來了；自性不瞋的，因為這六根一動啊，它就生出瞋來了；自性不愚癡，般若常明的，啊，你這六根一動的時候，它也就變成愚癡了，般若的光啊，也不現出來了。
所以這個「頓」，就是啊，「離言說相」，離這個言說的這種相，「離心緣相」，離開一切的相。所謂：「口欲言而辭喪」，口想要說話啊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，沒有什麼可說的；「心欲緣而慮亡」，心裏啊，想要攀緣攀緣呢，外邊不攀緣，心裏想攀緣一下，可是這個慮亡，啊，這思慮也沒有了，你想想什麼東西，不會想了！啊，這是個頓教的道理。
「天臺所以不立者」：那麼天臺，他為什麼就立一個藏、通、別、圓，他沒有這個頓教？那麼以後啊，又加上啊，頓、漸、秘密、不定，這四教；但是啊，他本來的四教，就是藏、通、別、圓，沒有這個頓，天臺所以不立這個。
「以四教中皆有一絕言故」：這個四教啊，藏、通、別、圓，這四教裏邊，每一教啊，說到極點，沒有什麼話可講了。絕言呢，就是話，言語道斷，那麼講到極處啊，都是沒有什麼可說的了。沒有什麼可說的了，所以呀，他就沒有立這個頓教。
「今乃開者」：現在啊，這個賢首的五教，立出這麼一個頓教；這「頓顯絕言」：這個頓教啊，就是啊，詮顯的那個沒有話可以說的那個道理。「別為一類離念機故」：這是啊，就單單為的那一類的眾生啊，他能以呀，「一念不生」，前邊呢，不說，一念不生，即名為佛嘛！他單為這一類的眾生所設立的，所設立的這一個頓教。
「即順禪宗」：這個頓教呢，是什麼？就是禪宗所講的這個道理。「禪」，就是頓悟的法門，圓頓法門，這是啊，禪宗所講的。現在立出這一個頓教呢，就是啊，順著禪宗這個這種道理來立的這個頓教。
這個禪宗這一法，就是離語言文字，所以才說啊，「不立文字」；雖然說不立文字，但是也不離開文字。你說到一個「禪宗」兩個字，這都是文字，所以說啊，沒有離開文字。
我們修道的人，修行什麼呢？就要修行沒有一種執著；不執著善惡，不執著好醜，不執著是非，不執著輕重，不執著大小，都要不執著。啊，修行，八萬四千法門都要修行，都要修這個行。
這八萬四千法門，就有八萬四千個第一，沒有八萬四千個第二，也沒有八萬四千個重要的，也沒有八萬四千個不重要的。所以我們修道，就像頭髮這麼細的一個法門，你也要修成功了才算！就像須彌山那麼粗的那個大法，你也要修才算！並不是說這個像一個汗毛啊，這個法門，就是啊，不重要的；像一個須彌山那麼粗的就是重要的，不是的。你由小而大，由近而遠，由淺入深，才能修行成功。
不是說，啊，像我吃東西似的，這個不合我的口味我不吃它，那個合我口味我吃多一點。修道呢，你不論是什麼法，你要修行啊，就要啊，勇猛精進把這個法修一修。就在這個不重要的法上，你若會修行，也就會成道業的；在重要的法上，你若不會修行，也不會成道業。這個重要的法，你若不認識，它又變成不重要的；不重要的法，你要是認識了，也變成重要了！就看你認識不認識。就好像你吃飯呢，你知不知道這個所吃的東西的味道？你若知道了這個味道，你就會有感覺啊，它是好不好？你若不知道味道，那個好不好你也不知道。
啊，「佛事門中，不捨一法」，這個佛事的門頭啊，不捨一法，無論哪一個法，都可以修行成佛；「真如體上，不立一塵」，這個真如的自性上呢，連一粒微塵也不可以存在的，所以它才光明徧照。
那麼修禪宗這一法，為什麼要坐那地方參禪？坐那地方就叫你沒有念。前邊不講過，說啊，「但一念不生，即名為佛」，你能不能一念不生呢？你坐這個地方，啊，想不起來的事情都想起來；啊，已經忘了很久了，它又跑出來了。啊，七百年、八百年以前的歷史，啊，重念一遍，所以這個呢，是不是一念不生呢？不是。
怎麼能一念不生呢？我今天給你們講一講，沒有法子！那麼沒有法子一念不生，那麼有法子叫它一念不滅。因為它滅，就會生；啊，若生，就會滅；你若叫它不滅了，它就不生了。怎麼叫不滅呢？咦，就是這麼樣子！譬如，你說，你猜，你猜想這個念佛是誰？這是一念。這個誰？啊，總也不叫它停止！誰？這是找的，不是念的；哦，你一找，它這個就不滅了；不滅就不生，不生就是佛了！所以這禪宗的道理就是這樣子。你若一念不生了，你這個念也不滅了，那智慧光明就現前了。
不是說坐那地方，咬牙，瞪著眼睛，這麼用兩個手把你這個念頭給抓住，不叫它跑了！喂，不行！不是這樣子。這樣子，越搞越麻煩；你不叫它生，它單要生。你把媽媽這個念頭不生了，爸爸那個念頭又起來；啊，爸爸那個念頭也停止了，哦，哥哥又來了，啊，弟弟也出來了，兄弟姊妹，六親眷屬，啊，七扯八拉的一大堆都上來。
七扯八拉，七，就是那個七識，七識也牽著你；八拉，那個八識，也牽著你；這叫七扯八拉。這是一般人所講的，他們不是這樣講，但是我是這樣講。七扯八拉，就是那個第七識，也想扯著你，第八識那也拉著你，把你往兩邊拉，這七扯八拉。
這個六親眷屬，也生出來了，七扯八拉的都做起工來。六親眷屬是什麼呢？這兄弟姊妹，就是這個六識；這個六識啊，就好像六親眷屬眼似的。在你這坐禪的時候啊，這個也想和你談一談，那個也想和你研究研究這個問題。眼睛有眼睛的問題，耳朵就有耳朵的問題，鼻子有鼻子的問題，舌頭有舌頭的問題，身有身的問題，意有意的問題。
眼睛告訴你了，咦，你忘了嗎？今天我們看見那個美色多漂亮，啊，你歡不歡喜？耳朵就說了，說，咦，今天我們聽那個音樂，那個聲音，是太好聽了，明天呢，還去聽去！耳朵啊，的問題。鼻子的問題，說，啊，這個巴黎之夜非常的好聞，很香的！知不知道什麼叫巴黎之夜？問題來了！
這舌頭吃過一種啊，最好吃的東西，它說你那香味沒有用，只聞一聞而已；我這個舌頭嚐到這個好滋味啊，吃到肚裏頭去，這才是啊，真得到好處了！你看，等這個身體呀，就說，嘿，你那個都是在我這了嘛！你沒有得到什麼好處。這意念也就說了，說，唉，這個feeling，這是感覺啊，還是完全在我這，你們那都不算了，啊，這麼樣子，互相就來爭論起來了，這叫六親眷屬，啊，開大會，七扯八拉，啊，就來做工。參禪的人，被這些個事情啊，來一搞，就搞的亂七八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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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圓教者，明一位即一切位，一切位即一位，是故十信滿心，即攝五位，成正覺等；依普賢法界，帝網重重，主伴具足，故名圓教，如此經等說。
賢首宗他的五教，前邊已經啊，大略的講了四教，現在講這個第五教。第五教是圓教，它是圓融無礙的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啊，初發心時，便成正覺。所以說，「五、圓教者」：第五啊，這個圓教。「明一位即一切位，一切位即一位」：它呀，這種教理，是不可思議的，一種圓滿的，無欠無餘的，無欠，這什麼？無欠無餘，你說它少一點點嗎？也不少一點點，這叫無欠。你說它多了嗎？它一點點也不多，這叫無餘；恰到好處，所以呀，這叫圓教。
一位即一切位，一個位置，譬如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在這每一個位置裏頭有「十」；但是啊，它無論哪一個位，只有一個位就具足一切位。譬如初信，啊，它也圓，圓融到啊，啊，初住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，它都圓滿了；不單圓滿這五個位，而且等覺，妙覺都得到了，所以叫一位即一切位，在這一個行位上啊，它具足這一切位的功德。一切位即一切位，雖然呢，具足一切位的功德，啊，修行所證得的這種的果位啊，可是還沒有離這個一位。
「是故十信滿心」：所以呀，在這個十信的位置上，滿心，得到那個滿心的位置。「即攝五位，成正覺等」：就啊，包括著，啊，攝，在這一位上啊，攝其它的種種的五位，成正覺等，成正覺，就等覺、妙覺等。
「依普賢法界」：這個怎麼是這樣子呢？一位即一切位，一切位即一位，這個那麼這就說的那個普賢法界觀。普賢菩薩這個法界觀呢，啊，所說的就好像那個「帝網重重」：就像那個大梵天王那個網羅幢一樣，互相通著的；互相通著，你說這一個位嘛，也就通其它的一切位，一切位也就通這一位。
這個網啊，啊，每一個網孔有一粒珠，每一個珠放出這種種的光明；這種種的光明互相啊，攝照，你攝照我這個光，我就攝照你那個光，光光相照，孔孔相通，啊，所以說一位即一切位，一切位即一位，那麼因為啊，它是重重無盡的，帝網重重啊，重重無盡，無盡重重，啊，在這種境界上，所以叫「主伴具足」：雖然是重重無盡，但是啊，它這個主伴還不雜。
「主」，啊，就是說法主，也或者就是這個修行的主；「伴」，就是助緣，助這個說法主的，也就是個賓，賓主具足，有主又有賓，有賓也有主。譬如釋迦牟尼佛為主，十方諸佛就為賓；十方諸佛為主，釋迦牟尼佛就為賓，所以互相啊，主伴具足。
啊，「故名圓教」：因為啊，它無欠無餘，啊，好像這個帝網重重這樣的無盡無盡的這種道理，所以名字，給它起個名就叫為圓教。那麼這個圓教，「如此經等說」：是說的哪一種經呢？就是說的這個大方廣佛華嚴經啊！這個大方廣佛華嚴經，既是圓教又兼頓教，所以這個圓頓法門，重重無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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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約所說法相者，初小乘中，但說七十五法；
「若約所說法相者」：若是照這個法相，這個分別這個法的名相來說，第一，就是小乘。這小乘的，「初小乘中，但說七十五法」：在這個頭一個是小乘法，小乘教。小乘啊，僅僅的，就單單的，說出來七十五法，不是百法。本來大乘，若按著大乘來講，有百法；按著小乘呢，就是只有七十五法。
持七十五法，第一的，是講這個「色法」，你們各位說，這個色法有多少種？ 它那個五根呢，那不是色法，這是色法裏頭的五根。色法裏頭的五根呢，就不是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。這個真有意思啊，你看你們大家看看誰認識的法相啊，認識的怎麼樣子？你看；這個五根呢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沒有意，你記清楚了，不要再張三的帽子，你要給李四戴上。
這個七十五法，就是那個百法明門論裏邊的，拿出來七十五個，還有二十五個屬於大乘的，這七十五個是屬於小乘的，所以呀，若是按著大乘講，就有百法；按著小乘講，只有七十五個。那是相同的，相同，但是啊，我現在就是問他們果先他所講的他們認為對不對，頭先是他批評他們這幾個說的對不對啊？現在是應該他們批評他了，互相來這個評論，這個這麼一點點的這個道理，就認不清楚了，這怎麼可以！這個就沒有判斷力。
譬如，你到什麼地方去聽人家講經，人家隨便亂講，你聽的也不知道對不對？你現在一點評判力也沒有，人家講的法對不對，你也不知道？你要是有這種判斷力了，誰講，哦，他講的不對，不是那樣講法，這才有判斷力，認識這個法相了。
你說這個，他前邊那是說五根，五進，和五表法；五境是什麼？這個五境是什麼？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這就叫五境。所以你看那個文上看的五根，這個五根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這五根，沒有一個意。這五境呢，就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這色法嘛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這是色法屬於，這叫五境。五個境界，前邊的境界；色，這也是一個境界；聲，這也是一個境界；香，也是個境界；味，也是個境界；觸，這也是個境界，這境界，這屬於色法。
那麼還有一個無表，這無表呢，就是那個法塵。那個法塵，沒有所表現，所以叫「無表法」。無表，沒有所表，無所表。那麼無所表怎麼還叫色法呢？這豈不是矛盾嗎？不是。因為這是第六意識那個影塵落到這個落下來這叫法塵，法塵呢，也屬於色法了，第六意識那個影塵落到這個法塵上，有這個影子，所以也屬於色法了，這是很微細的了。
那麼現在這十一色法講明白了，那麼還要講這個心法了。「心法」，你們說是多少？有意識，這個第六意識，他認為是心法，它沒有那其餘那七個，他不講那個，說那個不對，沒有那麼多的心法。這是小乘，他這個境界就小，他所指的這個心，就是第六意識。所以呀，在這這個小乘裏邊呢，這心法裏邊只有一個，這一個是什麼呢？就是第六識，他承認這個「心」。小乘裏邊，他這境界太小了，不知道啊，那麼多。
要到泰國去啊，學佛法，因為泰國那的佛法，就是托缽，以托缽呀，這就是出家人的最大的工作了，就是托缽。托缽，去到外邊去托缽，托回來就是吃；這一個托缽，一個吃，這是最要緊的工作。為什麼呢？他說呀，釋迦牟尼佛天天都是托缽的，天天都是不穿鞋，不穿襪子，去托缽。
所以呀，他們就學這個釋迦牟尼佛這個樣子，外邊這個樣子，啊，穿上黃衣服，不穿鞋，不穿襪子，或者呀，坐到一個小船上，在那個船呢，這麼這個船在河裡擺過，河兩邊呢，都是有這個住家，有這個人呢，在那地方住，在那個船上啊，就到每一個家庭的門口，就給他供缽；供缽，跪那，叩了頭，給他東西吃，就這樣子。所以這個托缽呀，其實這是最要緊的工作。為什麼呢？如果不托缽就沒有東西吃；沒有東西吃，就生命就有危險，就受了危險了，所以托缽這個工作是最要緊。
你就不念經也可以，不拜佛也可以，不修行也可以，總而言之你要托缽；要一早起呢，就要那個坐船呢，或者早起天一光，就坐到那個船上；那個船大約有二十幾尺長啊，那麼好像一個柳葉舟似的，那個柳樹葉子那個樣子的舟，坐到那個舟上去托缽。不坐舟呢，就是啊，行路；在路上啊，坐舟這個的化緣呢，比較舒服一點，他不用走路。啊，那麼這個不坐舟，就要走路，無論多遠你要挨著一家一家的去托缽這麼樣子。托著這個缽到那地方，也不准，眼睛不准看女人的；就是女人給供缽，也就是眼睛看著這個缽，不看那個女人，那個地方是這樣子的。但是可以抽香菸，隨便呢，你什麼時後抽香菸都可以的。因為什麼？他說佛的戒律上沒有說菸。好像我們這個小沙彌啊，那種的有礙辯才一樣的，所以緬甸是這樣子。
那麼佛呀，也是托缽，佛是啊，托缽是給這個一切的人來種福。所以這個小乘啊，就把這個佛這一點這個法門呢，學的是很堅固的，人人都要托缽。那麼釋迦牟尼佛心裏邊是什麼呢？托缽回來吃的東西，在肚裏邊，他們想就是這樣子。其實佛的肚裏邊，是無量的法寶，都在那藏著；但是他們這個法寶他不要了，要這個食法，一定要吃這個寶貝啊，那麼不能放棄了，這也是很有道理的，因為如果放棄吃這個法門呢，那麼生命就受了危害了，所以這個現在在錫蘭、緬甸、泰國，這個托缽這個法門呢，還是很盛行的，他們還是啊，照常托缽。
我啊，在香港也托過缽，在泰國呢，我到泰國反而沒有托過缽。因為什麼呢？在中國的佛教的廟上住，中國的和尚不托缽的，就在那個地方自己做飯吃，和那個泰國不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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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十五法，講了十二，還有六十三個。六十三個呢，現在講到這個「心所法」。心所，這個心所法啊，在大乘裏邊講是五十一個，在這個小乘啊，講少了五個，只剩四十六個；在大乘這五十一個心所法，我們今天呢，還要大家共同研究都是什麼？那麼這五十一個心所法，都應該記得，記得頭了，這回仰起頭。怎麼叫徧心所呢？它是啊，徧於這個心，每一個啊，都是徧於心。
怎麼叫心所呢？就是附屬於心，附屬的；心所有法，這個心所有，屬於心。第一的，不錯就是這個受，受啊，是徧心所，受，就以領納為義，就是納之於心、領受於心了。領受於心，這種的感覺是普徧的，受心所。
那麼有思心所，思(就是思想的那個思)。這個思想，也是徧於一切心；由於想，這個思啊，和那個想，又不一樣；思，就是在意念裏頭啊，那麼思索。
這個「想」，也是個心所，所以你看，啊，這個想，底下有個「心」字；這個思字，也有個心字。這個想啊，是想來想去，想過去、想未來、想現在，那麼想，就是徧於一切心。
在這個「觸」，這個觸啊，也是徧於一切心，就是觸覺；名字叫觸，但是啊，它屬於心所法。
還有個「欲」，這個欲啊，就是你所歡喜，所好樂的，你所願意，欲，這也是個徧心所。
還有一個「慧、念」，慧，就是啊，(智慧的慧；念呢，就是想念那個念)。慧念，但是這個慧念，不是智慧，就是比較稍稍有一點聰明而已，慧念。
「於作意」，什麼叫作意呢？你沒作意的時候，這個事情啊，你就不知道；你這一作意，啊，知道了。好像我在那個鐘旁邊走，走來走去，也不知道幾點鐘，咦，幾點鐘了？一看，喔，八點半，這作意知道，你沒作意的時候就不知道。
啊，「勝解」，勝解，人普通的這種智慧，這種明白，這不叫勝解。勝啊，是超勝；旁人不明白的，你明白了，這叫勝解，你勝過人家這個解，知解。
還有就是這個定，「三摩地」，這個定，一定一切定。你只要就說，我不能那樣做，這定，它就不那樣做了，這定；我一定要不顛倒了，喔，就不顛倒了，三摩地。
這十種，這叫十種的徧心所，徧於一切心；又叫啊，「大地的心所」。這個大地呢，就是說的這個心地，就是說這個心；言其呀，啊，它普徧的，不是啊，一部分的，所以呀，叫徧心所，這十種。
無所法的人，要有這個勝解，勝解，就是不一定要學過才會明白，沒有學，一看，也就明白了，這也叫勝解。不是啊，說一定要聽講過才會講；沒有聽講過就會講，這就是勝解。
所以呢，我們現在到這個善心所，善心所啊，也有十個。這十個善心所啊，那麼果富發發布施心，給大家講一講。
這是善心所，這個不叫徧心所了，和前邊那個不同的，這個就差一點點。他那個名詞講的怎麼樣？本來在佛學院呢，這個法師講了，以後要抽籤，抽籤呢，有多少人，有預備多少條籤，這個法師這麼在這個裏頭，用手拿一個看看是誰的名字，就叫誰講，叫誰給講出來，這個叫扶小座。這個扶小座呢，他一般的法師是指可以呀，照著這個法師講的這個道理來講，不准講錯了，不可以參加自己的意見。
我們這呢，這個辦法是很好的，法師不講，就你來講，不單用英文講，還要用中文講，看看你講的是有一點意思，沒有一點意思，這可以任意用自己的意思，你自己若有勝解，你就隨便可以解；沒有勝解，就解不出來了。
那麼不管他講的對，是不對，今天呢，有人批，我又叫人劈呀，人又不劈了，叫拿個斧子來，沒有人拿斧子來，拿把刀也可以。那麼這樣子呢，以後我就用這個方法，我對你們講一講呢，我或者講的辛苦了，我就叫一個人呢，替我講。或者我講的不願意講了，叫旁人來替我講一講，講幾句，看看他講的怎麼樣？
那麼不一定哪一個人，人人都有份的；只要你們會說中國話的，會說英文的，都有份的。隨時我叫哪一個講啊，看看講的怎麼樣子？這麼樣子呢，我相信人會有一點進步；你不注意，或者我叫講，已經講過的；或者我叫啊，沒有講過的，這都不一定的，就是看你有沒有勝解，所以不是當然，不是當然的，不是當然。當然怎麼樣，頭先你說當然怎麼樣來著？當然可以，這是也是當然不可以的，你懂不懂當然不可以的？
那麼無論哪一個，我們要大家來這麼研究。好，以後呢，或者我常常就用這個方法。你誰要不注意，不好好的學啊，就把所學的都忘了，到時候就講不出來了。你們大家說用這個方法好不好？我們再來一個明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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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七十五法，已經講了三十二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三十二個？是啊，那麼還有四十三個。在明天還要問，明天不知道叫誰講？你們今天呢，願意看看以前的筆記啊，都可以；明天現講的時候現看呢，那就來不及了。所以呀，要把它記清楚一點，我預先給你們這個題目，作好了它。不然的時候，講過去都忘了。
這個「百法」，是最要緊的，一定要記得！一定要清楚！不能不認識。你要把這個百法都記得清清楚楚了，你到什麼地方講經啊，就不會失敗的；你要若這個百法記不清楚啊，那到什麼地方講經，講不會勝利的。你隨時把這個百法給他拿出一講，他就啊，都會老實了！你看誰有什麼毛病，你就把哪一法拿出來。譬如他驕傲的，你就給他講一個驕傲的法，驕傲就怎麼樣；他不信的，你就給他講一個不信的法。
這百法，一百個，總而言之哪一個應用，你就提出來就講；不需要按著我們現在這麼講法，一定講十個，或者八個，或者二十個，或者多少個，就單單提出一個講就可以的。你說在《百法明門論》裏邊有這麼一法，這一法什麼呢？哎，就是啊，「昏沉」，有人要睡覺，你就給他一講，哦，這是講我呢，咦，你若不信你試一試，很靈的法。
在今天呢，有一些是西雅圖來是不是？華盛頓，來一些個青年人。這是青年人呢，現在是青年，將來呢，也就是壯年；再將來呢，就是老年人；那麼現在呀，這是青年人。到我們這個青年的佛殿裏邊來，為什麼說我們這佛殿是青年呢？才一歲多一點，比來的這些個人，都青年。
那麼這個青年的佛堂啊，佛殿呢，就歡迎這個青年的居士，男居士，女居士，男學生，女學生，男教授，女教授，我們這都特別歡迎。在這麼冷的天氣，各位青年人，不怕冷，到到我們這個不怕冷的這個佛殿裏邊，所以呀，這是一個很稀有的這個事情。所以我啊，也代表這個金山寺，各位護法居士；代表中美佛教總會，各位啊，會員和職員；代表金剛菩提海，這個社長啊，編輯啊，啊，和這個一切一切的忙的人，來歡迎啊，我們今天所來的這一班有為的青年。
怎麼叫有為的青年人呢？這個世界呀，是誰的世界呢？就青年人的世界。所以青年人，是未來世界的主人翁，人人都有份，只要你好好去做去，都可以做這個世界的領袖，世界的主人翁，你要是好好幹就可以；若不好好幹嗎，那就要被人來領，被人來袖，就要跟著人家跑；你要好好的學，好好的研究學問，世界人就跟著你跑，你就做世界的主人翁。你若不好好的去學習，研究學問，那麼你就要跟著世界人後邊跑。這是啊，你願意在前邊也好，願意在後邊也好，隨自己的選擇。
今天晚間我表示歡迎各位，這是很歡喜的事情。可是我自己呢，就很不歡喜，為什麼我自己不歡喜？因為沒有人歡迎我，所以我看見有人歡迎人，沒有人歡迎我，啊，自己就不太高興！你們大家說，這是一個聰明的，還是一個愚痴？連因為今天講這個題目上，就是啊，講到這個大煩惱！所以呀，若是如果這樣子，這就變成啊，大煩惱！我歡迎人，為什麼沒有人歡迎我？這個世界太壞！你說要這樣講，這是聰明是愚痴？
因為現在講這個大煩惱，大煩惱就不是小的煩惱，煩惱整個世界，這個世界不好，啊，於是乎啊，也就不想把這個世界造好了它，這更加愚痴！所以呀，都是把自己忘了好，忘了自己就沒有煩惱了；你若有了自己就有煩惱！所以，啊，我這可以說是一個過來人，從這個煩惱裏，跑過來！所以知道這個煩惱啊，就使這個世界啊，壞的一個起頭，一個開始。
那麼現在又講這個煩惱，大煩惱有幾種？這講這個大煩惱，有六種。這個第一的呢，就是「愚癡」，不愚癡就沒有煩惱，一愚癡就有了煩惱；煩惱就是愚癡，愚癡就是煩惱；不愚癡就不煩惱，不煩惱也不愚癡。你看，就這麼很淺的，人人都不明白，啊，就願意有煩惱，又願意啊，做一個愚癡的人。這第一呀，就是這個。
這個煩惱啊，不僅僅呢，就是六個，這是啊，檢出來六個最大的來說；若是往詳細來說，有八萬四千那麼多。因為佛的法門，有八萬四千個法門，就是對治這八萬四千個煩惱。那麼現在單單提出來六個大煩惱，這六個大煩惱，把這個聰明的人，這個轉成糊塗；把這個有為的人，就因為這個煩惱，就變成啊，沒有用的一個人。
所以這個煩惱啊，不是一種好吃的東西，你不要啊，把這個煩惱左吃一頓，右吃一頓，啊，每一天吃煩惱，把你那個牛扒呀、豬扒呀，啊，羊扒啊，啊，也都吃不下去，啊，就吃這個煩惱就吃飽了，所以呀，到吃這個飯的時候，已經就不餓了。說，咦，那這個煩惱是不錯的，吃它就可以不吃其它的東西了，那你就可以天天吃煩惱，啊，不要吃飯。
可是啊，你若吃過十天的煩惱之後啊，怎麼樣啊？把你血都給吃沒有了，把你肉啊，也都給吃沒有了，就變成一個皮包骨，一個瘦鬼了。所以呢，你若想不做瘦鬼，就不要吃那麼多煩惱。
那麼說這個煩惱，這一個是愚痴，第二個是什麼呢？第二個就是不守規矩，「放逸」，放逸就是不守規矩；啊，像那個沒有韁繩的馬似的，那個馬呀，沒有那個繩，人沒有人牽著牠，牠就各處亂跑，這第二個煩惱。
第三個是什麼呢？這第三個就是那個懶惰，啊，就是懶。咦，一早起啊，就不願意起身讀書，你說這是不是懶呢！做工的人就不願意去做工，懶惰。讀書的人不願意讀書，教書的人就不願意去教書，總而言之啊，就是你自己的工作的本位，你不願意去做去。「懈怠」，懈怠就是想要做又不願意做，不願意做又要做，馬馬虎虎混過這一天算了，你看，這就是第三個煩惱。
第四個是「不信」，我講的話你就無論如何也不相信，嘿，這那有這麼多煩惱，沒有嘛！你不相信！這是第四個煩惱。
那麼第五個是什麼呢？「昏沉」，啊，聽著這個法師講經啊，一點意思都沒有，沒有味道，啊，睡一睡覺，哦，這昏沉。
第六個是什麼呢？就是「掉舉」，怎麼叫掉舉呢？啊，就是口亂說，手亂動，足亂行，啊，總而言之啊，你叫他守規矩那是不行的。你不叫他說話，啊， Too much talking（話太多了）！講啊，還不是有道理的講，他講啊，啊，就講張家長、李家短，三個蛤蟆有六隻眼，就講這個，講來講去也不會講，所以呀，只可以講一個三個蛤蟆有六個眼睛。
因為不會講英文的關係，所以只可以呀，講一講這一些個很好笑的話，等明天呢，有很多人都比我講的好，他們用英文和中文兩種給你們講，你們可以呀，學中文的，就多學了幾句中文；那麼懂英文的，又可以懂多一點的道理，所以呀，我今天呢，絕對不再向下講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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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不善有二，這個大煩惱，中煩惱，小煩惱；中煩惱啊，又叫大不善，這大不善有二種，第一種的就是「無慚」，第二種的就是「無愧」。怎麼叫慚呢？這個慚呢，就是「慚其前愆」。愧呢，就是內裏頭啊，有愧，有愧於心。
這個慚呢，是對人；這愧呢，是對己。對人呢，覺得對不住人，就是啊，生一種慚。愧呢，自己心裏啊，因為對不住人，就有一種病，所以呀，叫愧，覺得很對不住人。那麼這是前邊那個善法，現在呢，是無慚無愧，自己呀，不知道什麼叫慚？什麼叫愧？這是啊，大不善。就是自己做錯了事，也自己不承認是錯了；做錯了，還認為自己是對，故生慚愧心。
這個愧字，是啊，豎心，加上一個鬼字；這個豎心呢，就是心；心裡頭有鬼了，也就黑暗了，心裏黑暗了，不光明了。那麼人呢，這個無慚，無愧，這人就很難教化的，所以這叫中煩惱，說是小，但是啊，也不小。
那麼大煩惱，中煩惱，小煩惱，這叫隨，隨它自己種類而生起，所以叫隨。大煩惱啊，就隨著大煩惱聲起來；中煩惱啊，就隨著中煩惱生起；那個小煩惱啊，就和小煩惱是一類的。每生一種煩惱，和呀，其它這個煩惱，都有多少的關係，啊，都有一點呢，連帶的關係。也就是啊，好像有一點親戚似的，這個煩惱和煩惱啊，啊，或者是朋友，或者是親戚，所以呀，各從其類。也就是啊，和哪一個相近，哪一個也就跟著你在一起，這煩惱也是這樣子。
這個小煩惱，第一個是「忿」：這個忿呢，怎麼叫忿？忿，就是啊，這個瞋心，方才生出來的時候，突然間這個瞋心，就生出來，這叫一個忿，突然間就生出來，無緣無故的，沒有什麼理由，喝，發了脾氣了，這忿。這個忿字，就把心呢，分開。什麼心分開了？把那個真心分開了，就變成一個妄心。這個真心，它沒有脾氣，生出這個妄心呢，啊，就有了脾氣，這是忿。
第二呢，是「恨」：怎麼叫恨呢？這恨呢，就不是啊，暫時間的了；恨，這是啊，一個久遠性的了。這個忿，就是啊，在這個心裏剛發出來，方才呀，生出來。這個恨呢，就是又深入到自己這個心了，啊，念念不忘了，這種啊，瞋心，深結，深深的結到自己呀，這個妄心裏頭了，啊，這叫恨。開始，就是個暫時的，生出這個忿；那麼久而久之，就變成恨。
恨、忿久了，就生出這個「惱」來，這個惱，啊，這一惱啊，就要有行動了，有行動，啊，就忍不住了。那個忿呢，恨呢，還可以忍著一點，這個呢，惱，到惱字上啊，這個惱的法上啊，就忍無可忍了，啊，這個脾氣呀，一定要發了，這個原子彈呢，一定要爆炸，沒有法子啊，再保留它，啊，這個惱；於是乎啊，就有了行動了，有了行動啊，或者是罵你，或者打起來，這都因為這個惱字啊，是這樣子。第三，這個法是惱。
第四呢，是「覆」：覆啊，就是遮蓋，遮蓋什麼呢？惱了之後，你覺得，咦，我這直接跟你打一頓，沒有辦法，還把你損害，唉，現在啊，把這個脾氣呀，要發的，收起來它，啊，收起來它，不發作了！本來要發脾氣、要生煩惱、要罵人、要打人呢，啊，這由這個惱上又變成一個覆，啊，就蓋住了。
蓋住怎麼樣呢？就「誑」：這誑啊，就是謊，就是打妄語了，就說，咦，本來他不願意這個人，他就說了，啊，我們是老朋友，大家不要鬧意見，就對人說好話了，假仁假義了，作這個假仁假義；本來他不高興這個人，哦，他做出這個假面具，戴上一個，啊，戴上一個假面具，就啊，把他這個惱啊，掩飾起來，這叫誑。
第六是什麼呢？就「諂」：諂，就是諂媚於人，阿諛屈從，把自己呀，這不願意的收起來了，就是諂媚人，啊，對人呢，盡講好話。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啊，想要把我這個過錯掩飾住，所以諂媚人；覺得自己勢力呀，沒有人那麼大，那麼於是乎就生出一種諂媚的心。諂媚是什麼呢？就是啊，俗語常常講的這個拍馬屁這就是諂媚。諂呢，是諂富，這是第六個。
第七個呢，就是「驕」：驕傲，驕傲就是看不起人，對人很驕傲。那個諂呢，就是諂媚於這個有錢的人。驕傲呢，就是對這個窮人，因為他窮，所以對他就很驕傲，看不起他。見到有錢的人就這麼樣的看，往上看；見到沒有錢的人就往下看，把人呢，看的很低賤，嘿！窮的這個樣子，不要理他，這驕傲，驕傲是對窮人說的這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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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麼前邊那所講這個忿、恨、惱、覆、誑、諂、驕這七種法。還沒有到這個「害」字上，第八個就是害了，害，就是損壞人，對人呢，有所損壞，損人不利己；對人有損，對自己也沒有什麼益處。這種啊，他這在中國有一句話叫「一拍兩散」，就啊，我得不著好處，叫你也得不著，所以他們兩個人都不要。
本來好像這個碗，就拿這個碗來說，本來這個碗呢，應該兩個人用，啊，我不願意你用，那麼好了，拿著就把它摔碎了，你也不用，我也不用，就這樣子，這就叫害，害人、害物，把人呢，也損害，把物啊，也破壞了。啊，好像那國與國之間，大家用這個橋，我自己想要用，你也想要用，啊，兩個人都不要用，把這個橋炸壞了它，炸爛，兩方都不要用，這就是一種害，害，就損害，損害人、損害己，這麼害。
「嫉」：嫉，就是嫉妒。啊，看見人比我自己好啊，就生出一種妒忌心，總願意人呢，不如我，但是我呢，也不做呀，比人好的事情。你若願意人不如我，你自己應該做好的事情啊；你自己不做好的事情，盡做壞的事情，還要人比自己更壞！妒忌，妒忌人好，或者人有技能，有什麼能力，比自己這個能力大，也妒忌；或者人家也比自己有學問，也生一種妒忌心；或者，啊，人吃飯吃的多了，自己想要吃多也吃不了，這也生出一種妒忌心；或者看人家睡覺，啊，這個從晚間到早晨呢，睡覺睡的很好的，自己睡也睡不著，這也生了一種妒忌心，也妒忌人；或者看人家相貌生的比自己好，自己也生了一種妒忌心，你說這是聰明，是愚癡？
啊，無論什麼事情都要生一種妒忌心，啊，我告訴你們，這個妒忌心呢，可是要不得！你若有一種嫉妒心，哈，自己呀，這個身上先會放出一種臭氣來；因為你有妒忌，這個妒忌呀，就有一股臭氣。這個妒忌是什麼呢？就好像那個毒蛇似的。那個毒蛇，為什麼變毒蛇？就因為妒忌人，所以呀，他去做毒蛇了。啊，一見到什麼生物，牠就要把對方毒死。
這是啊，變毒蛇啊，還是很好的，還有比毒蛇更壞的。怎麼樣呢？妒忌人妒忌的多了，就會墮地獄，墮地獄啊，在什麼地獄裏頭呢？在那個屎尿地獄裏頭。一天渴了就喝尿，餓了就吃屎，啊，在那個地獄裏頭，你說那個生活怎麼樣？
那麼然後這個罪業消一點，又會啊，做這個畜生。做什麼畜生呢？在地獄裏出來啊，啊，到那個廁所裏頭去，生在那個廁所裏的蟲子；因為牠喜歡臭嘛，這個妒忌就是臭。生在這個廁所這個蟲子啊，就是過去生中，都是妒忌人的；你要是不怕做廁所裏頭的蟲子，就不妨啊，生你的妒忌心！說，啊，那個滋味不太好！在廁所裏頭啊，啊，又臊又臭，這個味道啊，一定是很難聞的！那麼你要怕那個味道啊，就不要生妒忌心了，要把妒忌心改過來，要生一種啊，啊，讚歎心！誰有什麼好處啊，就讚歎人；啊，不要妒忌，啊，這個妒忌是最壞的！這是啊，第九個了。
第十個這個小煩惱法，是什麼呢？就是「慳」：慳，就是慳貪，慳貪不肯布施。有一個銅錢，或者一個penny（一分錢），拿penny來講，他攢著，攢著penny，把這個penny呀，這個一分錢要攢出水來，攢著這銅啊，變成水，他也不用，也捨不得。為什麼呢？就是這個慳字，慳貪，對財物上絕對不能行捨。前邊那個清安行捨，啊，他是不能捨的，你叫他做布施，什麼叫布施？為什麼你不布施給我？為什麼你叫我布施給你呀？哦，這一條數我算的清清楚楚的，啊，我怎麼可以給你呢？布施給你，布施給你我沒有得用了，這就是個慳，慳貪不捨，絕對不捨。這十種法叫小煩惱。
這個小煩惱，也會變成大煩惱；大煩惱，也會變成中煩惱。所以呀，這個二十種隨煩惱，這個「隨」，也可以是隨著你，這二十種煩惱都跟著你跑；也可以說是你隨著它，你跟著這個二十種煩惱來跑。它叫你往東去，啊，你就跟著它向東跑；它叫你向西去，你就跟著它向西跑；啊，叫你向南，你就是向南；叫你向北，你就隨著它向北；很聽話，啊，一點都不反對，所以這叫隨煩惱。也可以說是你隨著它，也可以說是它隨著你；啊，你把這賬目啊，算清楚了，啊，究竟是要它隨著你呀？是要你隨著它？你隨著它，也是五磅；它隨著你，也是磅五，啊，都是一樣。最好，你也不要隨著它，它也不要隨著你，這麼樣啊，和這二十種隨煩惱，來呀，分清楚一個界線這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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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麼又有「不定法」，有八種。本來在大乘啊，講有四種，在這個小乘講有八種。怎麼叫不定呢？這八種，也不一定善，也不一定惡，不一定染，也不一定淨，也不一定徧一切心，也不一定徧一切處，所以呀，叫不定，這個不定啊，有八種。
那麼先講這個第一，要這個八種啊，講不完了，只講一種好了。這一種是什麼呢？就是「悔」：這個悔呢，又叫一個「惡作」(惡作，善惡的惡；作不作那個作。這兩個名字是一個物質，是一個煩惱，不是物質，是煩惱；啊，就是這個悔的法，不定法。怎麼叫悔呢？悔，是以前呢，所做過的，後悔，啊，生出一種後悔的心，啊！我怎麼做出這個事情？這個事情做的一點好處都沒有，這是已經做的，後悔。
那麼沒有做的呢，也後悔，唉，我怎麼不那樣做呢？這個事情我應該做的，怎麼又不做呢？就後悔。已經做的也後悔，沒有做的又後悔，總而言之啊，一切事情啊，覺得都不如意，沒有能遂心如意，這是悔。
啊，第二呢，這個「眠」：眠，就是睡眠。這個睡眠呢，就以昏暗為義，睡著了什麼也不知道了，昏暗了。「絕外緣」，外邊的緣呢，什麼都沒有了，斷絕；「障內觀」，障自己的這個觀照的智慧，這是睡眠。所以人呢，常睡啊，不是一個好方法。啊，你看那個豬啊，天天睡，所以牠一點智慧都沒有，就是到時後等著吃，吃完了就睡，啊，睡完了又吃，身上肉很多。
牠自己說，啊，我這個，啊，也不需要做什麼工，就增加這麼多肉，反正到時候被人殺，這個肉被眾生吃，「眾生還吃眾生肉」，就把牠吃了！所以這睡眠呢，不是很好的一個事情，不要學著睡眠。
以前呢，有兩位修道的人，一起修行，就啊，成道；成道一看呢，他一觀察，以前他有兩個同學，在讀書的時候，就妒忌呀，這兩個修道的同學，於是乎墮了地獄，以後就做了畜生，做這個廁所裏的蟲子。這兩個開悟的修行的人呢，就要度他這個同學，兩個人就發願，說我們叫牠搬一搬家！
於是乎啊，就買了一些個香油，說牠在這個臭屎坑裏呀，這個味道太不好，我們把牠搬到香油缸去啊，慢慢來超度牠，來呀，教化牠，發菩提心。哈，誰不知啊，他們把這個屎坑的蟲子啊，從屎坑拿出來，用水洗一洗，洗乾淨了，就放到香油缸裏頭來養著牠；啊，你猜怎麼樣啊？放進去啊，沒有一個鐘頭，這些個屎蟲子啊，就都往生；往生又回去到廁所啊，做蟲子去。
這兩個菩薩，也沒有法子啊，度他這兩個同學，啊，生到這個香油缸裏；所以，啊，這妒忌啊，是要，我們人切記不要妒忌人，妒忌人呢，是很危險的。
這個不定，第三，是什麼呢，是「尋」。第四呢，「伺」。在大乘就是有四個不定法。現在小乘呢，就有八個，再加上貪、瞋、慢、疑，沒有愚痴，慢、疑。這個尋字，聽過百法的人呢，應該講一講這個尋字。怎麼叫尋？這個尋呢，就是粗。這個伺啊，就是細。
這個尋，就沒有麻煩他找麻煩，沒有事情幹找事情幹；尋，它很粗的，這是在外邊。這個伺呢，就是在裏邊等著，等著，裏邊等著。它不是智慧的本體，它是啊，由這個慧，依附這個慧，不是真正的慧，依附，就是一點小聰明。這個伺啊，什麼叫伺呢？就好像那個貓啊，在那等著捉老鼠似的，那就是個伺；等著等著，等著看看，出來不出來？看看這個老鼠什麼時候出來，在那啊，很有耐心的，在那等著。這伺，就是在裏邊等著；這個尋呢，是在外邊，向外找；伺啊，在裏邊呢，等著。
那個「貪」：就是貪而無厭，講的很多了。往昔所造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瞋癡，這個貪，「瞋」。又加上個「慢」：這個慢呢，就是我慢。「疑」：無論說什麼他也不相信，總有一個懷疑。你給他講真的，他也懷疑；講假的，他也懷疑。啊，所以呀，他也不知道真，是假，所以呢，這就叫沒有一定，沒有定，不定法。
好像這個貪，怎麼說不定呢？瞋，也是不定呢？慢，也是不定呢？這個貪，有的貪名，又有的貪利，有的貪善，有的貪惡。貪善，貪惡，貪善的，他就怕善少；貪惡的，他就怕惡少；所以呀，這不一定。
瞋，也是這樣子；慢，也是這樣子。有的人呢，看見窮人生一種慢心；有的人呢，他又看見有錢的人他生一種慢心，唉，你有錢，有錢是你的，我才，唉，對你不客氣！生一種慢心。所以這都啊，這八種法，叫不定。
果富講一講這個地方是說的有四十六法，是六個種類，這四十六法，六個種類，都是什麼種類？六類，有四十六法，都是什麼？這就是啊，這個六類就是「徧行心所」，有十個；這個「善心所」，有十個，這二十個；「小煩惱」，有十個，這三十；「中煩惱」，有二個，這三十二；「大煩惱」，這有六個，這三十八個；三十八，再加上「不定法」有八個，二八，一十六，四十六。
四十六，這六類，徧心所，善心所，大煩惱，這三個了，中煩惱，四個，小煩惱，五個，不定，六個，是不是，這六個類；六類，有四十六法。所以呀，學佛法，這個地方你就應該認識清楚，哦，它這六類都是哪六類呢？四十六，都是怎麼算的四十六呢？
現在講這個「不相應行法」，有十四。本來呀，按著大乘來講，不相應行法有二十四個，現在呀，只剩十四個；唉，那十個不知道是忘了？可不知道是丟了？這個十四個不相應行法，這個呢，它與色法也不相應，與啊，心法也不相應，與這個心所有法也不相應；所以呀，雖然和這三種法都不相應，但是還沒有離開這三種法所呀，形成的。
這第一呢，就是「得」：得，得就是啊，獲得了，得到了。
這個得，沒有得的時候就想要得，已經得的時候又怕失了，所以這「非得」：怕失去了，非得。啊，說這得，我也不是真得的，或者又丟了，這非得，第二是非得。得到也不以為得，這叫患得患失，又怕得著，又怕丟了，這叫「未得之患得之，已得之患失之」。
沒有這個得，也沒有麻煩；一有這個得了，這麻煩就來了。甚至於，啊，因為這個得，睡覺也睡不著了，就想著這個得；啊，吃飯也不香了；因為什麼呢？這個心就在這個得上，和失上，非得，這是一種不相應行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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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呢，「眾同分」：眾同分，就是啊，眾生都同有一份，啊，同有一份。那麼菩薩有菩薩一份，羅漢有羅漢一份，凡夫有凡夫一份，外道有外道一份；可是雖然有一份，但是大家在一起，這叫眾同分，這第三。
第四呢，「異生性」：異生性啊，就是雖然有同份，但是各有各的作用，這個各有各的見解；見解，這個性啊，又不同了。你就喜歡懶惰；我呢，喜歡勤儉、精進；啊，我歡喜懶惰，你就歡喜精進，各有各的性，生性不同，這叫異生性。
五，這個「無想定」：無想定啊，這是一種定的名稱，思想都停止了，沒有思想；這時候他也不患得了，也不患失了，也沒有啊，眾同分，也沒有異生性，所以呀，叫無想定。
六，「滅盡定」：這個無想定啊，他還沒有滅，六啊，啊，把這想念都滅盡，滅盡定；可是啊，在這個定裏邊他滅盡了；在這個出定的時候啊，他就還沒有滅不盡了；這是滅盡定，也是不相應行法之一。
七，「命根」：這個命根呢，就是生命的根本。八，「生」：第八呀，就是生。第九呢，「住」。第十呢，就是「異」：異，就是變異。第十一呢，就是「滅」：滅，就又沒有了，又空了。十二呢，是這個「名」：這個名身。十三呢，是「句身」。十四啊，是「文身」：名、句、文身；這呀，是十四個不相應行法。
這個命根呢，就是第八識；要沒有了第八識，我們就沒有命根了。那個第八識，它啊，「去後來先」，來的時候，就我們這個生的時候，它先來；死的時候，它後去。「去後來先作主人」，它啊，就在我們這個四大假合這個身體上，它啊，做一個主人。
這個第八識，你要是修行，它就啊，變成大圓鏡智；你要是不修行，它就變成一個中陰身。這個「中陰身」，也就是一般人呢，所稱的那個「鬼」。那麼大圓鏡智呢，也就是菩薩；這鬼呀，就是愚癡；你若能轉這個八識成大圓鏡智呢，就有智慧。所以呢，我們想要愚癡，就不要修行；若想要有智慧，就要修行。你修行，就開智慧；你不修行，就得到愚癡。所以這個命根呢，不是一定，你往上，它就上達；你往下去，它就下達。
我們人說是啊，不信有鬼，我常常講，那你也不要信有佛；因為佛啊，就是從鬼道上來的，沒有鬼也就沒有佛。你要信佛不信有鬼，那就好像啊，你只知道吃飯，不知道啊，到廁所去，一樣的道理。
這個命根，和這個生、住、異、滅，名、句、文身，這十四種法，那麼和前邊這五十八種，就是啊，七十二。
這個名，就是個名稱。句呀，就是一句一句的。譬如說，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」，這都叫句。文呢，就是文字，這文字啊，單單一個字，這只可以叫字，把這個字啊，穿貫到一起，這叫文。好像一切的經書，這都叫文身。
前邊這七十二種，還有三種的法，在小乘這七十五法裏邊，還有三種。三種，這就是無為法；本來無為法有六種，在大乘裏頭來講；但是在這個小乘裏頭呢，只有三種。第一，就是「擇滅無為」；第二，是「非擇滅無為」；第三，是「虛空無為」。
擇滅，擇，就是揀擇；滅啊，就是滅度。前邊那七十二種的法，就是有為法；後邊這三種，是無為法。那麼說這個擇滅，既然擇，擇就是揀擇，既然有揀擇了，怎麼又叫無為呢？有揀擇，這也是有為呀，怎麼又叫無為呢？這個揀擇，是在啊，這個沒有入滅之前有一種揀擇，揀擇這個入滅法，所以揀擇這個滅法。雖然一開始好像有為，但是啊，它也是啊，走向無為，所以呀，它叫無法。
非擇滅無為，這個非擇滅，前邊呢，納各是要有一種揀擇的功夫，現在呢，不要這個揀擇功夫，就常常啊，可以到這個寂滅這種境地上了，所以叫非擇滅無為。
虛空無為，這虛空啊，無為，也就是這修行人呢，平時常常啊，這觀空。觀空，得到這種空理了，證得呀，這個自性好像虛空一個樣；這個虛空，大而無外，小而無內，你說什麼是在虛空外邊呢？沒有。什麼是在虛空裏邊呢？也沒有什麼。虛空裏邊若有什麼，那又是啊，有所障礙。這個虛空無為，這是啊，這個小乘教所研究的這七十五種的法，簡略的解釋，是像上邊呢，所說的這個樣子。
這個鈔文裏邊有一句啊，說「總上五類」，前邊那說六類，這又說五類，這五類說的是什麼？知道沒有？唉！那個六類呀，就是屬於這個心所有法；罵麼這五類呢，就包括那個心所有法了，心所有法那只一類，他說的不錯了，色法、心法；色法有多少？(十一個)；心法有多少？這個教理它不圓融無礙，所以呀，只有七十五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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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說人空，縱少說法空，亦不明顯。
主要的怎麼叫小乘呢？小乘，他說人空，沒有說法空。所以呀，它這個義理呀，教的教義，狹窄，很狹小的，所以叫小乘。
「但說人空」：他僅僅呢，就講這個人空的道理，講啊，人無我，沒有講這個法無我，就是這個是《百法明門論》，那個後邊呢，那個「補特伽羅」，數取趣；那個數取趣呢，就是人空，人無我；人無我，就是人空，沒有談到法空；等後邊呢，那個無為法，才談到法空上。
這個我們修道的人呢，只知道人空，那麼把我執啊，沒有了；你不知道法空，還有個法執，法的執著。人的法，這就又叫啊，煩惱障；法的這種法，又叫所知障。你有人呢，有我相，就有煩惱，不是這種煩惱來了，就是那種煩惱來。你看看，不是為名有煩惱，就是為利有煩惱；不是為國有煩惱，就是為家有煩惱。也沒有國，也沒有家了，又有個身煩惱，為這個身體就有了煩惱。身體有什麼煩惱？哈，譬如這個小孩子，想要吃糖，沒有糖吃他就哭，你說是不是煩惱？為什麼他要吃糖呢？就因為他知道有個身體了，要給這個身體呀，一點甜的味道來滋潤它一下，啊，所以這就是煩惱。
為自己身體，來呀，思量、計劃、籌謀，都是為這個身體。好像我的衣服都舊了，要想法子做一點新衣服。怎麼能做到新衣服呢？要有錢；怎麼能要有錢呢？按著正當的途徑，就是去做工去，賺一點錢，好做新衣服。若按著不走正當的途徑，啊，你們這些個有錢的，又有衣服穿，又有飯吃，啊，這太不平等了！他就想法子啊，去搶、偷、打劫！你看，這就因為這個煩惱，這個身體有了這麼多的麻煩，這麼多的煩惱，這叫煩惱障。
所知障，你若人空了，不為自己這個身體來作打算了，能把這一切都看破、放下了，但是法還沒有空。啊，好像會講經的法師，也有了仗勢，你看我，啊，會講啊，人所不會講的經，無論什麼經我都會講，什麼法我都明白，就這一個「明白」，這就叫所知障，所知障。
你「人空」，是啊，把人這種的境界明白了，可以空了。「法空」，法呀，你不能不明白，你要明白，你應該明白，但是也不能有所障，不能因為自己明白法，就輕慢其他不明白法的人了。你要是自己明白法，就輕看其他不明白法的人，這輕視未學，這就叫啊，啊，所知障了，有了所知障。
學佛法，不是啊，這麼簡單的；說，啊，已學，或著會講會說了，或者會行了，這就是明白佛法；你要真正明白這個理，啊，把這個煩惱障，所知障，都啊，看破了！
「縱少說法空」：縱啊，是縱然；縱然呢，有的地方啊，少少說這個「法空」，把這個法呀，也說空了；可是啊，「亦不明顯」：也啊，不太明瞭，說的不太清楚。所以因為說的不清楚，那麼這個二乘人呢，這法就不能空了；法不能空，就有了所知障，就有了法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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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依六識三毒，建立染淨根本。故阿含云：貪、恚、愚癡，是世間根本等。
這個小乘啊，他是根據這個六識來說的這個法。「六識」：就是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這六識；「三毒」：又啊，根據這個貪、瞋、癡這個三毒的煩惱。是「建立」：建立，這立呀，建，是建造；立，是樹立。要樹立起來，染法，淨法，根本煩惱。這貪瞋癡啊，這是根本的煩惱，也叫三毒。我們一般人呢，不認識這個三毒，那麼和它常常在一起，貪瞋癡離不開；因為離不開這貪瞋癡，所以造了很多啊，惡業，那麼多惡業，那是惡業。
所以呀，在這阿含經上，說了，說啊，「貪、恚」：貪恚，也就是貪瞋，「愚癡，是世間根本等」：這個是啊，世間的根本煩惱。所有的眾生啊，由無量劫以來，這個薰習的種子，而成啊，這個身體，所以說是啊，是世間呢，根本等。這個等啊，就等於其它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呀，其它的煩惱還有很多；不過啊，這個三毒啊，是最重。
我們現在找一找，找一個誰沒有這貪、瞋、癡的，我們這裏邊呢，誰若沒有貪、瞋、癡，那他是最大的，看看有沒有？不單比師父可以大，又可以比祖師大，又可以比菩薩大，甚至於和佛呀，也平等了，我們找一找，誰沒有？誰沒有，可以舉手，沒有，啊！那這麼我們都是眾生！果素怎麼樣，那是沒有啊，是有啊？他說沒有；沒有，還要找一找，一定要找一個沒有的。
這個邋遢東西嗎？東西，你說什麼是邋遢東西？就要有一個東西，什麼是邋遢東西？看你開沒有開悟，你若開悟了，你就會說出來；若沒開悟，你就猜不著，那就不要自己貢高我慢，覺得自己很大的，不要覺得比師父都大，幾句話翻譯給他們大家聽。
一旦你若開悟了，你就啊，不單比師父大，方才我講的嘛，啊，比這個祖師也大，比菩薩也大，和佛是一樣平等平等的，你要開悟了才算！沒有開悟的時候，啊，要學這個常不輕菩薩，把自己的貢高我慢呢，這個忿、恨、惱、覆、慳呢，啊，諂、憍；忿、恨、惱、覆、誑、諂、憍、害、嫉、慳，這種小煩惱啊，都不要有，不要說大煩惱，中煩惱啊，更不要有。
果富，什麼是中煩惱？大乘怎麼講？你講的什麼？我說的怎麼你連中煩惱都忘了，都不會講了，這我知道妳是入定，你正在那個虛無飄渺到那恆河那地方去沐浴去了，大家都沒有貪瞋癡了啊！
未盡法源，故多諍論，部執不同。
在這個小教上，所說的這個六識，三毒，它這個道理，沒有說完全，所以叫啊，「未盡法源」：沒有能啊，窮盡這個法的源頭，就是這個法的根本，它沒有啊，說明白。「故多諍論」：因為他說的不徹底，不究竟，那麼有很多啊，不圓滿的地方，因為這樣子啊，就故多諍論，所以呀，那麼有很多人呢，見解不同，就是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互相啊，諍論；你說我不對，我說你不對。「部執不同」：有的就執著這個勝蔓經，有的就執著這個深密經，所以呀，各人執著他所執著的那一部經，啊，故和啊，其他人呢，這個道理相同，各有所執，那麼因為這個呢，也就給它起個名字叫小教，這是啊，第一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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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始教中，廣說法相，少說法性；所說法性，即法相數。
第二呢，這「始教」：在這個賢首教啊，第一是小教，就是小乘。第二啊，始教，這始教啊，就是大乘，大乘的一個開始，所以叫始教。這個大乘的開始啊，「廣說法相」：他啊，所說的多數是這個法的名相，沒有啊，說這個法性，就有的地方啊，說這個法性的道理，啊，也是啊，這個法相的這個數目，在這法相的數目。
法性呢，就是講無為法；法相，講有為法。那麼這個法相的數啊，就是說的前邊那個七十五法，再加上啊，二十五法，這啊，百法，這百法的名相，所以呀，又叫法相，法相數。那麼在這個始教的這個本教啊，就在這個始教的本位上啊，很少說啊，法性的道理的；就是有說這個法性這個道理的地方，也是啊，在這個法相的這裏邊；那麼這個法性啊，就是講的真如，真如的道理。法相，就是講這個法的名相有多少，什麼法有多少，什麼法有多少，磚們談這個名相。
說有百法，決擇分明，故少諍論。
這個始教啊，就說百法了，所以呀，屬於大乘，所以說啊，「說有百法」。「決擇分明」：決呢，就是決定；擇呀，就是選擇。你選擇哪一種法，修哪一種法，啊，「故少諍論」：所以呀，在大乘裏邊呢，就很少有諍論，沒有什麼可諍論。因為什麼呢？各從其類，你願意修哪一法，你自己選擇。
那麼這個百法，沒有啊，什麼可諍論的，在這個大乘的百法，共有七十五法，七十五法都是什麼來著？要講一講這個小乘法，連個小法你都不會講，你怎麼搞的那麼大？根據什麼你要大？你開一個大公司，這是大；但是裏邊你要有百貨都在那擺著，才可以做一個大公司。你說我是大公司，但是你裏邊什麼東西都沒有，人家想來買你的貨物，你是空的，你說這叫一個什麼大公司？
你自己既然覺得自己很大了，那麼你裏邊呢，這個大大小小的東西，應該有一點，大法、小法、有為法、無為法、是法、非法、善法、惡法，啊，你都要有一點；你一點也沒有，那你這個公司怎麼樣開這個門？如果你把所有的法都學會了，或者一個法你也不懂，這都可以說是大。
你說不懂嗎？你又懂一點；你說懂嗎？又都忘了，記不清楚；這就是前幾天講的這七十五法，小乘的七十五法，啊，互相問答，研究了很多次，現在叫你講，你是「一法不法」，啊，你這真是，啊，「掃一切法，離一切相」。但是你為什麼記得那麼多垃圾？為什麼天天想著要發狂？你看那個，說是啊，發狂的人就開悟了，那是開悟；要是發狂的人都會開悟的話，那麼人人不妨啊，現在都可以發狂了。
這就是啊，那個不懂法的人，寫出這麼一些個魔說來，啊，令你這個沒有正知正見的人，隨著這個魔所說的這個法，啊，去顛顛倒倒的；這種的知見，你都不能啊，把它改了它，那怎麼能修行？不要把那些個口頭禪，都拿來呀，作自己的這個本錢，開公司的本錢，那麼你這才能有一點辦法。
要把那些個污濁邋遢的東西，都掃乾淨了它，啊，你然後啊，才裝上香油啊，才能有地方裝；如果你不把你這個思想，啊，那些個垃圾的東西，收拾乾淨了，你就裝上香油啊，香油也變成邋遢，也不能啊，用的，所以這是很要緊的！你呀，把自己這種執著，要去了。
你學佛法，要把「我」呀，先不要；你若有個「我」存在呀，永遠都不會得到利益的。所以呢，你要「無我」，「無我」，這個妙處是不可思議。怎麼叫無我呢？「無我」，就是沒有我相，沒有我執，就是誰罵我，我也不知道？這才真是啊，大了！你，罵你也知道，打你也知道，啊，說你一句不好，嗯，你就「大」起來！什麼大起來了？無明大起來，煩惱大起來，煩惱，一天比一天長了大；無明，一天比一天長的也大，那是沒有用的，你信不信？
說有八識，唯是生滅；依生滅識，建立生死及涅槃因。
這一段文呢，我又不會講了，看看哪一個幫我講一講！講一講說這個過堂、吃飯、睡覺去，你要沒有見性，就要過堂、吃飯、睡覺去。那麼若見性了呢，也是啊，燒香、掃地、過堂、吃飯、睡覺，不過不一樣的。
「說」：就不是沒有，「有」：就不是沒有；說了，有八識，這是八識啊，就包括這個七識，和前邊的這個六識。八識尚且啊，是生滅，何況前邊呢？那就是啊，都代表出來了。這個八識，你不要單單說它是第八識，也可以說單單是第八識，這個第八識是前邊呢，那個識的母親，那麼母親，既然是有生滅，那麼兒子也一定啊，都會有生滅。
「唯是生滅」：這個八識呢，說大乘它沒有轉識成智的時候，本來是生滅；若轉識成智了，才沒有生滅。那麼現在呀，所說這個八識，是沒有啊，轉識成智，沒有轉第八識成這個大圓鏡智，所以現在呀，還是有生滅。有這個生滅，所以呀，唯是生滅，唯呀，就是唯獨啊，還是生滅。沒有包括那個不生滅，就是沒有轉識成智。那麼八識既然沒有轉識成智，那前邊那個七識、六識、五識當然也都沒有轉識成智，所以這生滅的。
「依這個生滅識」：這個依，就是靠著，靠著這個生滅識，靠著這個生滅，「建立生死」：因為依照這個生滅識，它沒有轉識成智，所以就有生死；可是有生死，建立出來生死的果，有這生死的果報，「及涅槃因」：但是這個也是啊，涅槃的一個因，這是一個講法。也可以說是啊，建立生死的因，及涅槃果，這個下邊這個「因」字，也可以當個「果」字講，得到涅槃的果。
這是很簡單的可以這麼樣講，要是來回來回講，很多的道理；所以呀，你們誰願意怎麼樣講，有什麼智慧，就可以發揮自己的這個智慧來講，這沒有一定的。尤其這個疏文呢，這不是像經上的意思啊，有一定的；這個疏文，你只要講的，覺得它合理就可以了。
就是經上，你要是講出一個特別的道理來，也可以的。好像那個道生，講《涅槃經》，說那個，涅槃經上說，闡提無佛性，他就說闡提有佛性；那麼結果就是有佛性，闡提，在這個《涅槃經》後半部，才說明白了闡提有佛性。所以只怕你沒有這個見解，就不要亂講；有這個見解，可以講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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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爾種子，有無永別，是故五性決定不同。
「法爾種子」：這個法爾啊，就是法的這個樣子；種子，種子就是在八識裏頭的這個種子。「有無永別」：這個八識的種子，和這個有生滅，有生死，和這個沒有生死，一定啊，有分別的，永遠都有分別。「是故五性決定不同」：因為它有分別，所以呀，這個五性，和這個一性，是啊，決定不同的。前邊講這個五性，就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不定、和無種性，這五種性，和這個一性的，它是不一樣的。
既所立識，唯業惑生；故所立真如，常恒不變，不許隨緣。
既然這個始教啊，它所立的這個識，就是這個生滅識，「唯業惑生」：這是啊，因為起惑，造業，才受報；起惑造業受報，所以呀，這唯業惑生；這個業惑，因為造了業，那麼生出一種迷惑。怎麼造的業呢？由這個迷惑造的業；這個業造出來，就受生死了。
「故所立真如」：那麼在這個始教它啊，雖然講這個真如，啊，「常恒不變」：它說真如啊，他這個理論是真如，是常恆不變的；「不許隨緣」：不許啊，它啊，認為這個真如不能隨緣，只能不變，不能隨緣，所以呀，這是大乘的一個開始，講的這個道理呀，還不圓融。那麼真如它是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的；那麼現在它是啊，只許可是常恆不變，不能啊，不說它是可以隨緣的。
這個法爾的種子，可以再講一講，就是法這樣的種子；這個種子，種菩薩，就出菩薩；種阿羅漢，就出阿羅漢；種天人，就是生天人；種阿修羅的種子，就出阿修羅；這就是法爾的樣子，法爾就是這樣子，你種什麼種子啊，就得什麼果。
所以這說有無永別，這個有無，方才說是有生死，沒有生死，這樣可以講；又可以說有佛性，無佛性；啊，又可以說有染，和無染的種子；無染，就是淨的種子；有染，就是啊，這個染污的種子；所以說有無永別。又有佛性的，就是前邊那個所說的那個四性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不定，這都有佛性。後邊那個無種性，那一個就是無佛性，所以這個道理呀，是有很多種的講法。
我給你們講這個經，多數講一個大概；詳細的道理呀，一定要自己去研究去，才能認識，認識這個法的本體是什麼樣子。為什麼它法爾就這樣子呢？什麼道理呢，要研究？這就是啊，你若認識這個法爾就是這樣子，盡虛空，徧法界沒有不是這樣子。法爾如是，這個法，就是這個樣子。
你洞了一切諸法，那麼就沒有一切執著了；沒有執著了，也不管它有，也不管它無了；有也好，沒有也好，就超出這個法界之外，這離這個法執了，離開法執了。不錯，這法是這樣子；你要是啊，就執著是這樣子，那還是啊，在法執裏邊。可是你也不能說，哦，我也不學佛法了，我因為要沒有法執了，你根本就不懂法，你談到什麼執呢？你根本就連知都不知呢，啊，執也不執呢，你根本談不到，還沒有到這個程度上！
說有「所知障」，你是沒有所知障；沒有所知障，為什麼呢？你不學啊！就好像唱歌似的，作維那，要唱這個歌，你都不會唱，你怎麼就不唱了呢？你若會唱了，然後可以不唱，我隨便願意怎麼樣怎麼樣；我願意大聲念也好，小聲念也好；有聲念也好，無聲念也好，我會了，我明白了，所以我願意怎麼樣用都可以；你還沒有明白呢，你就想不用了！那豈不是永遠都不明白？
所以，你在不知法的時候，你就想離開這個所知障，那是愚癡到極點，那是太愚癡！所以你若知道法了，然後要離開，那才對呢！就是啊，你知道這個東西是好吃，但是你可不饞，不饞了；因為吃過了，沒有這個饞蟲了，那麼這才算呢，離開所知障。你也不知呢，哦！我要離開所知障了，你知什麼？你離什麼？根本你就沒有，你離什麼？
講到這個地方，我們可以呀，用一個小孩子來做一個比喻；好像啊，那個小孩子，還沒有會走路呢，看見大人走路，來回走，啊，走來走去的，走的很辛苦啊，就坐那休息；他就說了，啊，他說我呀，我不要走路囉，走路太辛苦了！那麼根本他就不會走路呢，他知道辛苦，這是只是知道，根本他也不會走路！
所以為什麼我要講這個呢？就因為有啊，幾個人，打這個妄想，啊，說這有煩惱障，學佛法又有所知障，不要學囉！我不要學佛法，這個所知障就沒有了；唉，我也不幹什麼事情，這個煩惱障也沒有了；啊，自己鑽到那個山洞裏頭去，啊，也不見人，啊，煩惱障也沒有了，所知障也不跟著我了，這是一個錯誤；所以呀，今天提出來講一講這個道理。
你們誰要有這種的毛病的，想要啊，沒有懂佛法就要啊，沒有所知障；啊，沒有做過什麼事情，就說我沒有煩惱了，我離開煩惱障，和所知障；這樣的人呢，應該自己迴光返照，照一照自己是怎麼一回事？
依他起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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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講到這個依他起性，以前我講過這個依他起性，徧計執性，圓成實性，我不知道啊，你們各位是不是沒有貪心，已經給回來我了；不過現在呀，還是要考一考！今天呢，要提出名字來叫，叫到誰的名字上，誰就要講；若不會講呢，那今天晚間就不要睡覺！
徧計執性，這是三性，這三種性，一個徧計執性，依他起性，圓成實性，這每個人都有這種的情形，都有這個三性，並不是說三乘；就每一個人都有這種的迷，都有徧計執，都有這個依他起，都有圓成實，這圓成實性。你要是照著三乘來講呢，那就有的有，有的沒有。
有的你說凡夫有徧計執性，二乘就沒有徧計執性嗎？大乘就沒有徧計執性嗎？大乘沒有這個依他起性嗎？這是每一個人，在這個「人」來講，人，分出這三個性；這談不到大乘，小乘和凡夫，這就是一般人的這三種性。這三種性啊，都是一種執著，都是一種啊，虛妄。
為什麼要比這個蛇呢？這徧計執性。這個徧計執性呢，就是自己不知道是什麼，沒有認識，沒有任識這就揣測了，就猜！這猜，就是徧計執性，這個猜一猜。譬如，這都是個比喻，比喻啊，什麼呢？比喻這個人呢，晚間走路，看見一個黑的東西在前邊，又細又長，在那個路上；他突然間看見這個了，不知道是個什麼東西？他就想，哦！那是一條蛇啊！隨著他就想起蛇來了，所以就想起了；想起蛇，他就怕起來！哦，這個蛇會咬人，我要小心一點！小心一點！
那麼又細一看呢，就依他起性了，細，依著它，詳細看，咦，它會動彈不會？它跑不跑？是不是會抬頭？啊，這麼樣子，這依它起性，哦，細一看，原來是一條繩，不是一條蛇，這依它起性，啊，認識了；啊，認識了，繩子不是蛇啊，這不怕了！
哦，不怕，把這繩子岔開了，這繩子是麻做成的。這個麻，本來也是空的，這就圓成實性，圓成實性就是空了，沒有了；本來以為是一條蛇，原來又變成一個繩子；繩子岔開又沒有了，蛇也沒有了，繩也沒有了，空了，麻也沒有了。麻，你把它變成微塵了，也沒有了，這就圓成實性。這就人呢，不明白這個事物啊，就執著了；執著這個有，執有，執空，執斷，執常，這徧計執性，依他起性，圓成實性。
那麼雖然說不是講三乘，方才呀，在果義這個意思也可以，因為這個法是圓融無礙的。為什麼呢？這個凡夫，就是執著「假」；二乘，就執著啊，這個「有」。這個假，以為這個繩子是個蛇，這是個假的，這是凡夫的執著。那麼二乘啊，他看這不是個蛇，是個繩子；哦，他這繩子是有了，這是個有的，執著「有」了。這個大乘，一看這個，嗯，也是空的，這繩子就是麻做的；把麻再碎為微塵也沒有了，所以這是大乘的境界也可以這麼講。
又應該知道，我們現在都在晚間走路呢，唉，我們現在所遇著的都是「蛇」，就不知道它是個「繩子」；所以呀，就更談不到空了，談不到中道了。
在昨天講這個三性，依他起性、徧計執性、圓成實性，還有誰有什麼特別的講法有沒有？你講啊，你覺得他們兩個人講這個是對，是不對？是誰對？誰不對？每一個人講每一個人的這個意見，這個就是個徧計執性；但是每一個人所講的都是這個三性，這就是依他起性。依他起性，依這三個性來起呀，生出這種的執著來了，依他起性。講完了，就沒有了；你講，他講，講過去，都沒有了，那雖然有個錄音帶，那是它的，圓成實性，這就是這個。
啊，現在講講這個疏文，依他起性，你們都明白了。
似有不無。非即無性，真空圓成。說經空義，但約所執。
「似有不無」：好像有，不無，好像有，說是啊，好像沒有啊，不是。好像有，就是有，的確有這麼一個東西；要沒有怎麼會依他呢？所以叫似有不無。「非即無性」：不是啊，這個依他起性，不是沒有性，它有一種東西在這。好像那個麻，依著那個麻，啊，就有依他起性了，說，哦，這是個麻，這是個繩子，這有了依他起性。
「真空圓成」：等到啊，這個麻也沒有了，這圓成實性了。我們這個講這個法，是怎麼講，徧計執性；那麼這個法講完了，這個正在講這個法，這依他起性；講完了，圓成實性了，圓成了。「說經空義」：這就說的，這就是說這個經啊，「空」的道理，「空」的意思，說這個經空的意思。
「但約所執」：那麼這三性啊，是啊，根據這個人的執著來說出來的；你要啊，沒有所執了，也沒有一個徧計執性，也沒有一個依他起性，圓成實性也沒有了，啊，這是諸法空相。那麼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」，所以才說「無智亦無得」，這是啊，這三個這個性的大略的意思。
那麼現在這有幾句啊，這個三性的這個偈頌，可以呀，來講一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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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「由彼彼徧計，徧計種種物；此徧計所執，自性無所有。依他起自性，分別緣所生；圓成實於彼，常遠離前性」，這幾句偈頌啊，這說的很不錯的。
這說，「由彼彼徧計」，這個徧計呀，是因為啊，前邊那有一個東西，這叫彼，由彼；彼徧計，徧計那個東西，徧計呀，啊，那個東西。所以才說啊，「徧計種種物」，啊，這一個東西，就想出來很多種種的物來了，這不是啊，單單就是那一條繩，啊，你就啊，徧計成了一個蛇。如果那有一塊石頭在那個地方，你就徧計，哦！那是個老虎啊，啊，那是個老虎，你這徧計了；等到到前邊一看，哦，原來還是一塊石頭，把我嚇的這樣，嚇的又要死！呵，這真是！哎，依他起性了。石頭，石頭碎了也變成微塵，也沒有什麼！
啊，所以這自己呀，沒有事找事情來幹，沒有執著找出一個執著來執，就是啊，這個意思就是所有一切的東西都是虛妄的！你不要在這個虛妄的東西上來想，啊，來打算盤子，啊，「二一添作五，逢二進一十」，哦！這多少？這徧計執性就是這個「算」，你算它是個什麼？
好像，啊，現在打到月球去，這個火箭，打到月球，這都用徧計執性算出來的，你們懂嗎？啊，算出來的；算出有一個東西了，啊，可以到月球那地方去了，哦，這依他執性了。月球的石頭什麼樣子？哦，拿回來一點，我們研究，這就是依他起性嘛！研究完了也不過如是，哦！圓成實性，沒有了，你看，就是這個嘛！所以呀，徧計種種物，種種物都要去算去。
「此徧計所執啊」，這個徧計所執著的這個「執啊」，「自性無所有」，本來它那個自己不會徧計的。好像，啊，你說那個繩，是一條蛇，那個繩本身它不會想我是一條蛇，是你這個人呢，想它是一條蛇，所以呀，你那個徧計執的本體無所執的，你看徧計種種物，此徧計所執，這個徧計所執這個執著。
自性無所有，自性沒有，沒有什麼，它自己不會徧計的。你說，那個石頭，你計它那個石頭，你看它像個老虎，啊，石頭自己本身它沒有想，哦，我是個老虎，你這麼給它安著一個假名字說是個老虎，連它，它的本體，連它我是個石頭它都不想！你看，因為什麼？它沒有思想。不像你那麼多的徧計執，依他起；它因為沒有，所以它就不生這個。
「依他起自性啊」，這是啊，這依他起性，是依照這個石頭，又起出來一個自性來，依他。「分別緣所生」，這個依他起性是有所分別了，在這裡分別，哦，這個繩是麻做的，那個石頭是在山裡生出來，然後也會碎的，啊，這分別緣了，分別這種緣，為什麼有個它呢？這分別了，分別緣所生。
「圓成實於彼呀」，這個圓成實性啊，就是這個東西究竟空的時候，到空的時候，到沒有的時候，啊，「常遠離前性」，空的時候，沒有的時候，把前邊那個徧計執性也沒有了，依他起性也沒有了，所以這叫圓成實性。
這個講，為什麼要問問你們？就是看你們的，每一個人的聰明啊，啊，是不是啊，會頭上安頭？是不是啊，會把自己的頭割去？看看誰講的對？看看誰講的妙？這才能啊，見出你們的真功夫，用功，不用功，平時呀，有沒有一點修行！這個輪刀上陣，六祖壇經上說的，看看你見性、不見性！這輪刀上陣現在，看看你見性、不見性！
既言三性五性不同，故說一分眾生決不成佛，名生界不減。
這個教啊，它有講三性的，有講五性的，菩薩，聲聞，緣覺，菩薩，這個呢，所說的不同，有多少不同的，所以在這個五性裏邊呢，才說有一分眾生，有這麼一類的眾生，決定啊，他不成佛，決不成佛；決不成佛，就決定不成佛，決定不會成佛，永遠他也不會成佛。
所以呢，為什麼叫永遠不成佛呢？如果他若成佛，這個眾生界就會空了，會沒有了。「減」：減也就是空了，也就是沒有了，減來減去就沒有了嘛！那麼現在不減呢，它就不會沒有，這名「眾生界不減」。
那麼這一個說法呀，這是不圓融的，所以呢，這個叫一個始教，大乘的一個初門，大概的意思，或者就是這樣子。你們若另有發明呢，就可以再往深了研究研究。
真俗二諦，迢然不同；非斷非常，果生因滅。
「真俗二諦」：這個真諦，就是啊，有真理。俗諦，就是世俗，沒有什麼真理。這種的這個真俗二諦，若往詳細講啊，是有很多的道理的。那麼現在啊，就知道它是真諦，真，就是一種真理；俗諦，就是世俗的這個諦，世俗諦呀，這個就是世間法；真諦呢，就是出世法。這個真俗二諦，詳細說呢，分開有八種，那麼現在呀，不要分它，分開多了，人就給糊塗了，啊，並且我也不明白，哈哈！
「迢然不同」：迢啊，就是有條不紊的樣子，一條一條的，迢然呢，就是它不亂；不同，不同啊，就是這個有世俗的，有勝義；那麼勝義呢，就不會夾雜這個世俗，這個它是很清楚的，有條不紊，不亂的。「非斷非常」：這種的法呀，你說它斷也不是斷，像外道執斷呢，執常啊，這它不斷不常；它是啊，相續的，所以就不斷。
那麼「果生因滅」：這個果，在果上啊，它生，生什麼呢？生出一種真理，真諦；不滅，這個因滅，這個因呢，把這個俗諦呀，了了；俗諦了了，這叫滅。這個真諦，也就是個「空」；俗諦，也就是個「有」。這個「有」，不是妙有的有；這個「空」，也不是那個究竟真空的空，這啊，只是啊，有這一個空理，這是真俗二諦。
Door2-172-033 44.華嚴經疏淺釋-第二門-宣化上人
那麼現在再研究研究這個「斷、常」。外道呢，他就執斷，執常；在佛教呢，就非斷、非常。外道他說啊，人呢，永遠是人，今生做人，來生還是做人，不會去做狗的；那狗啊，就永遠都是狗，今生牠做狗，當老死了，等來生還是狗，不會啊，做旁的。啊，就是啊，貓也永遠做貓，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，都是啊，一樣的；永遠都是那個，他這說是常，不會變的，這是一種外道。所以呀，他叫人也不要修行，人就是人了，你修也是人，不修行也是人，就是這麼一種啊，天然的外道，他說這是人，永遠都是天然的人。
又有一種啊，外道，他就啊，破這個「常」的法，他就執「斷」。他說啊，人死了就好像那個燈滅了似的，再就沒有了，斷滅了，啊，怎麼可以永遠都是人呢？根本就什麼也沒有了，人，這一生的人呢，死了的時候就斷滅了；其它的東西也是，也是斷滅。所以他這個道理呀，講的不是圓融無礙，有所執著。
佛教呢，是講因果的，「如是因，如是果」，你種什麼因，就結什麼果；但是這個因，也可以滅；如果這個因不能滅，就是啊，譬如你這個惡因，種惡因結惡果，你要是懺悔，這惡因就可以滅了；如果它若不滅的話，啊，就會到這個果上。到這個果上啊，由因到果呀，這經過一個時間，也不斷滅，他認為這就是常了，這就是若於外道啊，這種常的邪見裏頭。
如果這「果」不相續，果呀，不會接續的，那麼這個「因」呢，也沒有了，這又落到這個斷上，這個「斷滅」了，歸於斷滅了。前邊那是個「常」，後邊這是個「斷滅」。在佛法裏邊呢，它是這個因果呀，常相續的；也不是常，也不是斷，但是它，啊，常常啊，這個相續，所以和那個斷常不同的，這個道理。
那麼在這學佛法的人呢，要有一種自強的功夫，不要生出一種依賴性。自強，就是自己呀，應該天天寫筆記，這自強；不生出一種依賴性啊，就是不要依賴啊，那個錄音機，啊，不寫筆記。這個錄音，是預備啊，你沒有寫清楚，可以呀，再聽一聽，把它修改清楚了，把你的筆記。
如果你不寫筆記啊，在聽講的時候就很容易睡覺；很容易睡覺啊，這個講經這個時間呢，就空過去。為什麼會空過去呢？就因為啊，有一種依賴性啊，依賴這個錄音機，啊，有錄音。所以呀，真正學佛法的人，它錄音機，它錄它的音，我寫我的筆記；那麼這久而久之啊，你手也寫熟了，心也記多一次；你寫過一次啊，這比聽過三次啊，那個印象都深。
為什麼我今天這樣講呢？我看有很多人呢，很注意聽的，但是聽聽就睡覺了；所以我們要是能寫筆記呢，相信就不會那麼快睡覺了，這是一個好辦法。一方面不生出一種依賴性，一方面自己對這個佛法又能認識多一層，所以呀，寫筆記是一個最好的方法。
在前幾年呢，我已經把這個錄音機給罵過一次了，我說這個錄音機真是壞東西！令我這些個很勤儉的徒弟，都變成懶了！那麼罵過之後啊，這好幾年了，我也把這個事情忘了，今天呢，又把它撿起來講一講。
同時四相，滅表後無。
「四相」：有的時候說生、住、異、滅這四相；有的時候也可以說是成、住、壞、空四相。這四相啊，「同時」：在這個前、後、中這個每一個時候都有這四相。往長了說，成、住、壞、空四個大劫，這是四相；往短了說，我們這一念裏邊，也就具足四相，生、住、異、滅。
你這個念沒生的時候，方才生出來的，這個「生」。以前本來你沒有這個念，現在你有了，這叫是一個生相；雖然生出了，但是這個相啊，不是久遠的。「住」，也就是啊，「暫有還無」，暫時有這個相啊，將來還是沒有的，生出一種變化，然後「滅」。
所以這四相啊，單單舉出一個滅相，「滅表後無」：因為啊，前邊那這個生、住、異這都是現在，後無啊，是沒有了。所以說啊，這個法，有為法，和無為法比較，有為法，就是有生、住、異、滅這四相。這個「生」，以前沒有，現在有了，這是個生相；那麼現在有了，這有為法，將來啊，還是沒有，這是個滅相。
這個「異」，是變異，這個住相啊，變異了，這個住相啊，不堅固了，這是個異。「住」呢，也是暫時的，不是永遠，暫時有個住相而已。所以這個生、住、異、滅，這個同時有這個四相。這個滅啊，表後無，它表是啊，將來沒有了，這個法雖然暫時有，將來是沒有的，所以呀，說是四相同時，同時四相，滅表後無。
我們這一念，念沒有生的時候，這是沒有；已經生了，出這個念，這是生了，生相。你生出這個念呢，就在這啊，停止，這個念呢，就想，在這沒有忘的時候，沒有過去，這個念呢，這是個住念。住的時間一久了，它又生來一個異相來，就啊，變異。變異之後，因為這個念呢，不堅固了，所以就滅了，沒有了。這是啊，一念中就有具足這四相。那麼在這個始教啊，它是說的這種有為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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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本後得，緣境斷惑；義說雙觀，決定別照。以有為智，證無為理；義說不異，而實非一。
這個「根本」：就是根本的智。根本，什麼叫根本智呢？就是那個真如，真如根本的智慧。「後得智」：這後得智啊，不是根本智；根本智呢，是本來就有的；後得呢，是由這個修啊，而得；但是啊，沒有究竟，這就是得到一點點，後得智。把五識啊，能變，這個五識變了，前五識能變成後得智。
那麼這後得智呢，和根本智，它「緣境斷惑」：緣呢，這個緣就是順著。順著那個真的來斷惑，或者順那個俗來斷惑。真境和俗境，真諦和俗諦，來斷這個惑。這個惑呢，斷什麼惑？這根本智啊，就斷這個「理」的惑；後得智呢，就斷「事」的惑。這個事的惑，也就是那個見惑；理的惑，就是那個思惑。
見惑，對這個境界，不認識，這是惑了；你要認識了，這斷，沒有疑惑了，把這疑惑斷，什麼事啊，都明白了。思惑，思惑呀，就是對這個理，你不明白，生出一種疑惑來；你要對這個理明白了，這個道理明白了，這惑也斷了。
那個見惑，就是「對境起貪愛」，這個境界，就是個「事」，在外邊，這屬於事，屬於有為的；這個「理」呢，就屬於這個理，是無為。那麼這個根本智呢，它能啊，斷這個「理」的迷，迷惑，對於理不明白啊，它可以斷。後得智呢，只能斷這個「事」，對理上啊，它還不能斷，那麼所以說緣真斷惑。
「義說雙觀」：這個義理，依照這個義理來講，無論根本智，後得智，它都能啊，觀真，觀俗，這雙觀，雙觀這個真俗二諦，前邊所講那個真俗二諦呀，這是從那來的。可是啊，「決定別照」：這個修行啊，是一樣的修行，成就呢，就不同了。這個根本智，用這個根本智，這個理的迷惑斷了，事的迷惑也斷了，這個事不清楚的也斷了。這後得智呢，它雖然觀真，觀俗，它別照，它單單能啊，斷這事的這個迷惑，迷事這種的惑；不能斷迷理的，所以這叫別照。別照啊，就是有分別，有所分別。
那麼這都是啊，「以有為智啊」：以有為的這個智慧，有為呀，就是有所造作，有所作為，不是啊，很自然。「證無為理」：證的理，將來啊，到這無為的理上。「義說不異」：這個意思說來呀，就是說他修行啊，用功照啊，這個意思啊，是沒有兩樣。「而實非一」：而實實在在的，這個實啊，不是浙各實相的實了，就是實在，實實在在的，就是真的；而真實的義理呀，可不是一個義理；這個根本智，和後得智啊，它實在的這種能照，和能斷，所照，所斷，不是一樣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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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出世智，依生滅識種，故四智心品，為相所遷；佛果報身，有為無漏。
「既出世智」：這個修這個出世智，既然修這個出世智，「依生滅識種」：這個種子啊，是依照這個生滅的識，來修這個出世智。啊，所以呀，「四智心品」：四智，就是啊，這個佛的四智；心品，這個經中的這個四智的品，四智心品。「為相所遷」：為這個四智啊，為這個相，有相法，這個有為法，所遷。遷呢，就是遷流，遷變。
那麼四智啊，是佛的四智，妙觀察智、成所作智、平等性智、大圓鏡智這四智，為相所遷。「佛果報身」：這個佛的果位，他這個報身，「有為無漏」：以這個有為的法修成啊，這無漏的佛果的報身。什麼是有為法呢？就是那個前邊所講的四相。什麼是無漏呢？無漏，就是啊，這個真如的涅槃，這得到無漏。這個佛果報身，以這個生滅的識種，修成啊，這個有為的報身，佛果有為的報身，無漏的這個真如涅槃。這個道理呢，講起來啊，是不圓滿的，所以呀，都很勉強，很勉強的。
如是義類，原有眾多，具如瑜伽雜集等說。
像這樣子的道理，在這個始教裏頭，所說的，好像這種的它不圓融無礙的，不能說啊，「一斷一切斷」，好像那個法性宗講的一斷一切斷；這個你斷事啊，就是斷理；斷理，就是斷事；事理相即，事理相融；真俗也相即，真俗也相融；這個道理呀，是圓融無礙的，怎麼說呀，都對。這個始教的道理呀，說出來就好像很勉強不自然。
「如是義類」：好像這種的義類，「原有眾多」：很多很多的。「具如瑜伽雜集等說」：你要是啊，想完全知道啊，就看這個瑜伽雜集這一部書啊，納裏邊呢，說的很多的。
